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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澳门制衣工会五十年光影



潘玉兰

成立于1958年的制衣工会，从诞生的那天起，已将维权、服务定为工会的宗旨，而在不同的时期，工会亦本着这个宗旨，保障工人就业权益、为工友争取薪酬待遇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关心工人生活保障、举办比赛提升技术水平、开办班组活动丰富工友的业余生活等，在澳门工运事业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工会白手兴家，一桌一椅都是靠捐赠而来，艰苦创会的历程奠定了会务参与者无私奉献勤俭办会的精神；并且工会始终依靠群众，因应社会及行业的发展，敢想、敢做、敢尝试，在多个领域的工作中开拓创新，在不同发展时期中不断焕发出新的姿采。


制衣工会的成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澳门的三大制造行业──火柴、爆竹、香业逐渐式微，制衣开始成为澳门的新兴行业。当时有中小厂数十间，多是由香港厂商在澳门开设，业内雇员约有二千人，但工人尚未有组织。工厂经常发生减薪、裁员、欠薪的事件，工人纵有不满，亦多是敢怒不敢言，劳资矛盾日益激化，实需有工会维护工友的权益。1958年，日升制衣厂的减薪裁员事件触发了工会的成立。当时工人为反对工厂减工资，派出七位代表和资方理论，但厂方不理会工人的要求，竟然开除七名工人代表，进一步激起工友的不满。全厂工人于是发动罢工争取厂方让工人复工，却不知道其后该怎样与资方交涉，只得聚集在街上商量，但又怕被说成是非法集会，被迫走向长命桥，当海水涌至大家惊慌失措，有些人甚至哭起来，处境十分狼狈。

幸好，他们得到一位旅业工友的协助，带领他们到旅业工会开会，后来更得到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工联”）派员协助，指引他们到当时的市行政局投诉，在大家的同心合力下，事件得到解决。经过这次劳资事件，工友认识到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就要有组织作依托，为此，他们迫切希望成立工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澳门内衣工会（即制衣工会前身）于1958年11月正式成立。

工会成立之初除了几百名会员外一无所有，可谓“白手兴家”，但工友爱会情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些兄弟工会送来桌椅，位于新马路1号N三楼的旅业工会借出部分地方，作为内衣工会的办公室；工联派来秘书义务为工会提供支持和指导。在各方的支持和协助下，工会走出了艰难创会的第一步。在劳工法诞生前，工会以团结为力量，以“有理、有利、有节”为方针，透过灵活的谈判技巧，处理了众多的劳资事件，维护了工友的就业权益。


制衣工会的发展历程


六十年代中，随着会员数量增加，工会经济有所好转，工会就另觅会址，于1966年4月，迁往原是汽机工会的会址，即沙梨头海边街17号二楼继续办公。与此同时，依靠工友捐款支持，增添了一批日常用品和康乐用具，有条件为工友举办更多的康乐活动，凝聚会员。

七十年代初，制衣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产品日趋多样化，除了原来生产的恤衫（旧称内衣）、睡衣裤、西裤及牛仔裤之外，还增加了棉织衫、风褛、太空褛等，制衣工人也有八千多人。为了适应行业发展、更好地团结各厂工友，内衣工会正式改名为“制衣工会”。而随着会员人数增加，工会的活动空间亦逐渐不敷应用，经常要借用兄弟工会的地方开展活动。为此，工会于1974年4月又一次迁址至海边新街61号，较原来的会址大五倍多。宽敞的会所为会务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工会除继续以维护工人权益为重点外，还经常为工友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并开展了不少会员的福利、服务工作。

八十年代后期，制衣工人已达三万多人，出口额占制造业出口总值四成多。因应形势发展，工会于1986年6月迁往康乐馆三楼与织造工会、珠塑工会实行联合办公。1987年12月进一步联同手工业工会、鞋业工会、香业工会、樟木杠工会等共七个工会组成“澳门制造业总工会”。总工会的成立，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资源，更有利于工会发展，尤其是有利于开展一些带全局性、针对性的维权和会务活动，如参与劳工法的制定、宣传工作，向政府反映输入外劳政策及厂商将工序外移对工友职业生活的影响等，有力地维护了行业雇员的权益。

九十年代，大量制衣厂北移内地，部分工友趁年轻转行，入行人数也在减少，随着配额制度的取消，行业进一步萎缩。有见及此，工会大力开展职业培训、举办车缝技术比赛，以提升业内雇员的技能，增强竞争力。与此同时，强化职业转介服务，协助工友转业。

2005年，工会购入提督马路能昌大厦地铺为自置会址，并将会务推展至会员子女身上，为下一代开展暑期兴趣班、青少年足球训练班，成立青年组织──旭青社等。

回归至今，制衣工会在工联和制造业总工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支持配合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继续为行内职工、家属提供更多元的服务，为澳门工运发展贡献力量。

表1 制衣工会的诞生与发展




表2 制衣工会会址变迁








无私奉献勤俭办会


制衣工会从无到有，除了工联及兄弟工会的支持、协助外，无私奉献的工作人员是推动会务不断发展的关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工会经费来源有限，工友收入不高，工会搞活动、办班组就要以收费低、内容丰富作招徕，为此工会需借助大批义务工作人员的支持。例如开酒会，所有食物、饮品都是由义工动手做，活动结束后他们又留下来收拾洗刷至深夜才回家；如举办足球赛，球衣由工作人员自行印字，球赛后的球衣，全是工作人员手洗（当时尚未有洗衣机）；又如开办兴趣班，所邀请的导师不少都是出钱出力义务授课，以减低工友的学费支出。所有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让工友支付低廉的费用就能参与活动。相信本书中，不少受访对象都曾参与过有关义务工作，为工会发展出过力。

时至今日，虽然经费来源较以往宽裕，但制衣工会时刻不忘勤俭办会的宗旨，始终坚持以尽可能少的资源为工友创造出最大的效益，相信这亦是工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所在。


敢于创新开拓进取


几十年来，制衣工会时刻以工友的需要为前提，不遗余力为工友提供活动和学习的机会。开展班组活动，丰富工友的业余生活；开办培训班、举办比赛，为行友谋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开办班组活动方面，六十年代期间，工会就开办了裁剪、编织、乐器、话剧、歌咏、中国舞蹈等班组；七十年代期间，增办了普通话、书法、护理、太极、武术、绢花、工艺等十多项娱乐性与实用性并重的课程。

八十年代，社会出现新的变化，原来的班组已逐步跟不上社会的步伐，工会为此对社会现象及工友的喜好作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敢于尝试，提升兴趣班组的专业性和新颖性，开社会风气之先，邀请了一些专业导师先后开办了摄影、美容、健康舞、发型、交谊舞、吉他、口才训练、西菜、点心班等，广受工友欢迎，亦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文娱生活素质的提升。

而工会的开拓性更体现在扩阔行友的职业发展出路上。踏入九十年代，考虑到行业逐渐萎缩、工友出路受限，工会举办车缝技术比赛及“庆回归贺千禧云裳舞艺展缤纷”的本地出口时装及澳门时装设计的时装表演，提升业内工友的技术水平；并与劳工局合办成衣万能工培训班，为工友寻求更多出路。

可见，在不断摸索、勇于尝试的过程中，工会除维权、服务外，已找到工作的另一路向──促进行内技术交流和发展、提升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这些启示的获得都是与工会敢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分不开的。




前 言



现代口述历史源于美国，后为保存“公众记忆”的历史记录方式。那么，怎么理解口述历史呢？中华上下五千年，无论是远古先民传说，还是春秋战国智者先贤口头传授并编撰成书的《论语》之类，抑或近现代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媒体访谈，乃至老一辈人给子孙讲述的家庭渊源或个人往事，等等，都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口述历史。

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口述历史已不仅仅局限于“记录”，而是越来越注重对访谈员的专业培训，以及研究领域的专业规范。正如英国学者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所谓“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人民”，说的就是口述历史在史料征集及现代史学研究上的专业性、规范性及平民性的特点。

在澳门历史研究中，口述历史日渐受到重视。2008年，为加强澳门学术研究，打造特色研究平台，澳门口述历史协会应运而生。协会的宗旨是团结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利用科学方法，推进口述历史资料的采集、编辑和研究工作，并通过对民间私家著述和公私文书资料的收集、整理，促进澳门历史研究的发展，提升澳门的文化形象。澳门口述历史协会成立至今，深入不同的社区开展了多项口述历史访谈，从新桥、下环、福隆、十月初五街到氹仔、路环，访谈不同阶层的澳门老居民数百人，以“社区变迁”和“行业兴衰”两个视角，透过受访者口述“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从不同方面反映澳门社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并保存了大量视频、音频、图片和文字，为保存社区历史、弘扬社区文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协会近年来计划将以往访谈成果汇总成“澳门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并开始分批出版。从内容上来讲，本“丛书”涉及人物、家庭、行业、社区、风俗等专题，不仅补充了澳门现代史文字资料之不足，亦丰富了澳门历史。就早前对澳门历史研究情况的考察，澳门现代史最重要的史料实为口述史料，而非文字史料。现今在世的已过古稀之年的老澳门人，经历了抗战、新中国成立、澳门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集体回忆构成了一幕幕最真实、生动的澳门现代历史图像。

另一方面，“丛书”于内地出版，在提升澳门文化传播辐射力的同时，亦能深化两地的文化交流。纵观澳门出版物现状，内容呈现多元化，图书市场空间虽有明显发展，但还面临不少问题，具有澳门本土特色的书籍一直很难大量在内地传播。而此次“丛书”由内地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澳门口述历史出版物在出版地域、传播途径上的一项大突破。

自访谈计划启动以来，协会访谈团队走进澳门的街头巷尾，寻觅那些濒临消失的人和事。经一位位古稀之年的澳门人的口述，以及我们的专业团队后期的整理、筛选、撰稿及史料研究、校对等工作，协会已经开始了编撰书稿进而出版的工作进程。

相信这些涉及澳门经济、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鲜活的口述历史材料，以及文中所配珍贵的老照片，能很好地展现沧桑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澳门风貌。

这本《行针步线──澳门制衣工人口述历史》，即是澳门口述历史协会团队对澳门制衣工会部分会员进行访谈的整理稿。

当访谈者进行完访谈之后，我们先将访谈录音进行逐字逐句转录，形成规范的转录稿，然后以第一人称再次修改成稿，理顺文字，增加大小标题，形成了预备交付出版的初稿。

在对澳门制衣工会各受访者访谈时，我们团队请受访者尽可能地提供一些当年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的影像，在做了一定的整理后，现在根据内文需要，选择配入文中。希望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能够对其人、其情、其景，有些许直观的感受。

而附录“口述历史资料”这部分，是我们团队对项目的一些基本记录，例如受访者姓名、年龄、基本情况、访谈地点等，希望能够对此项目的整体面貌有一个清晰把握。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接受我们访谈的不少人，已经不可避免地年长了许多岁，更有人已经离别了我们。而当年我们协会这支年轻的访谈员团队，有在读大学生、高中生，如今均已经走进了社会，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都有了很好的岗位，有文博机构的公务员，有教师，有社会工作者，有大学博士生。他们当年在口述历史协会所进行的口述访谈项目，对于他们更多地接触社会，锻炼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有着莫大的帮助。

谨将本套丛书献给可爱的澳门，以及生活在澳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服务制衣工会五十载



萧丽明／口述 陈达尧 易佩珊／整理


     

2008年，澳门制衣工会已与工友们共同迈过了五十年的岁月。五十岁，对于人来说，算是到了晚年，但对于一个工会来说，只要有一群积极发展会务的人，五十岁也是盛年。萧丽明女士是工会的创会会员之一，与工会共度五十载。五十年中，她积极拓展会务并为工友争取合理的权益。


生活艰辛　颠沛流离


我叫萧丽明，原籍中山石岐，1937年在澳门出生，小时候与父母、哥哥、姐姐和两个弟弟居住在下环街58号，过着“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我小时候常在妈阁庙玩，沿海有一块奇怪的石头，就算你怎样从上面滚下去，都不会弄伤自己，真是十分有趣。

我父母从事海产品销售，生活虽然贫穷但过得很愉快。后来父亲的铺位没有了，一家人便回乡生活，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再后来父亲也不幸逝世，靠着母亲独力承担一家五口，得到姑姐的帮忙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当年我们如果有一口白米吃，已是感到无比幸福了！




萧丽明（前排左三）与工友合影留念（一）




制衣工会武术班新旧同学新春联欢暨第一届结业及第二届新班开课茶会

小时候生活虽然十分艰辛，但妈妈对我们非常温柔慈爱。最记得妈妈弄些谷糠、粽子之类的小食给我吃，那种美味已无法再次品尝一番了！受妈妈的影响，我也常常帮姐姐纺纱，负责把棉花打成细线，一丝不苟地慢慢地工作着。就是这样，我在不知不觉间，接触了制衣业。

当时中国的社会十分混乱，在街头可以看到很多的死尸，如果在街上吃东西，便会有人过来抢你手上的食物。




萧丽明与丈夫梁伟泉

由于在乡下的生活很艰难，后来到了解放时期，我妈妈与其中一个弟弟先回澳门，哥哥去行船，我与另一个弟弟到了五十年代才重返澳门。

回到澳门，我们的生活仍然十分困苦，在下环街市排队购买白米、面包、食用油等日用必需品时，有一些可恶的人会刻意泼水洒在排前头的人身上，令他们无法购买，从而自己插队。我也曾经遭遇过这样卑劣的行为。

上学也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只是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在乡下时也曾读过几年书，回到澳门，因为我姐姐是妇联会员的关系，所以我也能在妇联识字班读夜班课程。后来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在圣师学校也读了几年书。




工联离岛办事处组织工友旅游

我十四五岁便去了香港，暂住在阿姨的家中，真正开始从事制衣业。


劳资纠纷　团结获胜


我在香港工作时，有幸得到管工和香港内衣工会的帮助，找到了一份负责拉脚工序的工作，而且香港内衣工会热心地提供了一些裁剪的器具。到了1956年，由于澳门大鹏制衣厂缺乏一群熟练的拉脚工人，管工便带我和其他制衣工人到澳门发展。在澳门，工作环境好了很多，有吃有住，日子过得很开心，但不久后管工便叫我们一起返港了。




制衣工会39周年活动，萧丽明（二排左五）与工友合影留念

返港后不久，有位工友托我回澳门日升制衣厂帮忙，我答应了，于是再次回到澳门。兜兜转转，我也意料不到，这次的回澳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我在日升制衣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厂长对员工开始无理减薪、裁员，工友们不肯让步，纷纷起来抗议厂方的压榨性行为，并选出了七个代表与资方谈判。但厂方不但不理会工友的要求，还开除了这七个工友代表。这一行为引起了全厂工友的极大不满，全厂工人停工停产，支持工人代表复工。厂长于是请来黑社会恐吓工友，令这一劳资事件进一步恶化。

那时候，工友们缺乏经验，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我们几经商议。有一次我与其他工友代表到长命桥商议对策，庆幸得知有一名工友的母亲是旅业工会的会员，我们就拜托旅业工会相助。之后又得到工联的协助，工友代表与工联和旅业工会的代表，以制衣工会的身份与厂方谈判。厂长无可奈何之下，答应了劳方的要求，请来香港的厂房老板到澳与工友谈判。工友代表很坦率地将所有事情告诉厂房老板，那个老板倒是很开明，高谈阔论的。

后来工联给予我们一些建议，教我们到当时的市行政局投诉资方的不正当行为，而市行政局亦根据实际情况判资方应负全部责任，最后事情终于完满解决，工友们的团结赢取了自己应有的权利。




制衣工会贺千禧活动，萧丽明（前排左四）与工友合影留念


联系工友　创立内衣工会


经过这次劳资事件，工友们都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通过工会作为平台，才能争取和保障自身的权益。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和工联的协助，1958年11月在工人康乐馆，澳门内衣工会正式成立，我们有了一个为制衣工人谋福利的家。

到了七十年代，欧美各国限制进口配额制度，反而令澳门制衣业得到保障；而且大量的缅甸、泰国华侨来澳，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澳门的制衣业因此得到很大的发展，产品日趋多样化，除了原来生产的恤衫、睡衣裤、西裤及牛仔裤外，还增加了棉织衫、风褛、太空褛等款式。




制衣工会25周年活动，萧丽明在讲话




萧丽明（左四）与工友合影留念（二）

当时的内衣工会认为要适应行业的发展，更好地团结各厂的工友，于是通过决议，把“澳门内衣工会”正式更名为“澳门制衣工会”。


制衣工会


那次的劳资事件后，我离开了日升制衣厂，转向规模较小的工厂工作。因为我当时有工会背景，所以受到厂方的歧视甚至留难，但是我认为工会工作要坚持。即使在怀孕期间，我也没有忘记工会，时常参与处理会务，日间我要走去各厂联系工友，晚间放工后就回工会处理各项事宜，工会就是我自己的家。




澳门回归日，萧丽明（右三）与友人迎接解放军

我后来暂时在朋友阿冰的天成制衣厂做指导员工作，儿女就拜托姐姐和婆婆照顾。做了几年后，转去黑沙环的青松工厂做棉织工作，几年后，又转去了德祥制衣厂做棉织工作。在几次的转换工作环境期间，我一直都在每间厂中积极组织工友参与会务，帮助他们处理劳资事件，为工会拓展了很多工作人员，团结了很多工友。

工会成立初期，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在1962年期间，由于内地严重饥荒，很多制衣工人没有工作，工会也沉寂了一段时期。幸好工友们都很热爱工会，经过一番努力和奋斗，1964年，制衣工会再次强盛起来，其他工会的人说我们是“咸鱼返生”。

我们制衣工会曾经数次搬迁。工会成立初期，会址设在新马路1号N三楼；后来由于会员人数逐渐增多，在1966年4月，会址迁往沙梨头海边街17号二楼（即现在的乐诗大厦旁）。汽机工会把二楼让出来给我们办公，但那里的空间仍然是不够的，只是作暂时的栖身所。

到了七十年代，澳门制衣业的发展空前繁盛，工会也累积了很多的会员，会所不敷应用，所以1974年4月，工会迁往比原来大五倍多的海边新街61号（即旧劳校小学分教处）。地方大了很多，我们的班组活动也活跃起来了！一楼有乒乓球室、点心班等，二楼有跳舞室，三楼有基训室、武术班。刚搬入新会所时，适逢德祥制衣厂放九天的长假，很多工友义务地回工会帮忙装修、搬运家什等，好不热闹。

1987年，制衣工会与其他兄弟工会（珠塑工会、樟木杠工会、织造工会、香业工会、手工业工会、鞋业工会）组成“澳门制造业总工会”，会址设在工人康乐馆，而制衣工会已于1986年迁往该处的二楼。后来工人康乐馆因日久失修而成为危楼，制衣工会便迁回了海边新街61号，但我们只能在地下铺位处办公。

因应会务的发展，制衣工会在2005年搬到现在的会所——提督马路45—47号能昌大厦地铺。


一件长工事件


我1998年退休，在工会工作了四十年，担任过不同的工会职务，协助工友解决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种类的劳资事件。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长工事件。

那是一名工友长期帮雇主签文件的案件。有一次雇主欺骗他，叫他签一份葡文文件，后来雇主不承认这份文件上的签名，控告那名工友私自以他的名义签署文件。工友的同事们因不敢与雇主作对，好些人都不太愿意为那名工友据理力争。

困难中，得到宋玉生先生和制衣工会的帮忙，工友们才敢与雇主对抗，向劳工局投诉雇主的欺骗行为。事后，那名雇主想把事主和协助他的工友全部解雇，而工友们也不再愿意为那名雇主做事。经劳工局与雇主商议后，由雇主赔偿所有被解雇员工的薪酬。

那个雇主最可恶的是，明明清楚要赔偿很多被解雇员工的工资，他却只拿出一张支票，而且还要制衣工会的人到银行兑现给工友们。这种故意为难员工的行为，非常令人讨厌！

虽然我已经退休，但对工会的事务依然牵挂在心，需要我为工会做什么，我也不遗余力。乐于助人，乐于服务社会，是我几十年的人生信念。







萧丽明的制衣工会会员证




为制衣工会付出大半生



梁伟泉／口述 陈达尧 易佩珊／整理


     

过去的澳门，虽然不能与邻近的香港或广州等大城市媲美，更没有广阔的土地、茂密的山林，却酝酿着一股独特的文化、一股浓厚的乡土情怀。老一辈的澳门人，都是在这样的文化摇篮中成长的。

梁伟泉是制衣工会创会会员之一，也是工会内的活跃分子，积极策划和参与了很多活动。将近八十岁的他，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却步，反而更热心地用自己有限的生命之火来照亮别人。他为制衣工会付出了大半生，是制衣工会内一位“无名英雄”。


偷师学武术


我出生于澳门，家中有十兄弟姊妹，我排行最小，跟父母和三个姐姐、两个哥哥一起住在雀仔园区内，我其他的哥哥姐姐在我没有出生前都夭折了。我父亲是公务员，但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十岁便要出来社会工作，帮补家计。

我有幸能够上学读点书。我在孔教学校读书，当时的学习风气很好，学生也很尊敬老师。读至五年级时，学校发生经营权的问题，孔教学校改名成别的学校（即现在的教业中学），而原孔教学校的老师们便一起创办了崇新学校，我在崇新学校毕业。




制衣工会41周年活动，梁伟泉（前排右）表演武术




制衣工会新春团拜联欢晚会，梁伟泉表演武术




1980年，梁伟泉（前排右）参与制衣工会武术班活动




1974年，工会组织工友前往大庆参观交流

我很喜欢武术，喜欢舞狮头，没有人教授我怎样舞、怎样耍，我就悄悄地在武馆外跟着学习。直至今天，我仍然喜欢打太极。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在雀仔园附近的菜田采青——当时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所以被警察带回警局给予口头警告，后来把我放了。


从印刷到制衣


我十岁开始出来工作，曾经做过印刷、排字、制衣、卖布匹等工作。最早我在澳门的《大众报》排字，当时的印刷技术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必须用手把字排好后再拿去印刷。

在《大众报》做了两三年，我与同事们一起到香港发展，曾在香港《中国日报》做了一段时间，再转到香港中华书局从事印刷厂的工作。那间印刷厂专门印刷国民政府的纸币、金圆劵、银圆劵等货币。

在报馆和印刷厂工作了那么久，令我更加了解国家的实况和社会的局势，也令我明白，当时国民党政权已经腐化得很严重。国民政府大量印制的纸币根本不值钱，可以说是废纸，大量的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当时现金交易的纸币不是以张数而是以尺寸计算的。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印刷厂也解散了，我在那年回来澳门，开始新的生活。那时澳门的制衣业处于萌芽阶段，很多人都开始学习制衣，我的家人常常会带一些外发衣料回家裁缝，我也开始接触制衣业。


倡导创会


1957年，我进入大鹏制衣厂，负责车衣的工序，跟随师傅边做边学，主要是负责车衣领。熟能生巧，我很快学会了一门车衣手艺。

做了不久，我就转到日升制衣厂工作。后来日升发生劳资事件，我是七名工人代表之一，参与了与厂方的谈判。但是我们七名工友全被厂方无理解雇，这次事件更进一步恶化。

在谈判期间，厂长有一句傲慢的话，使我受到很大的刺激──“你们一盘散沙，怎样和我斗啊？！”




梁伟泉、萧丽明结婚喜帖的部分文字




2007年，梁伟泉及爱人萧丽明参加望厦老人中心举办的婚纱活动




梁伟泉、萧丽明婚礼当日

谈判失败后，工友们四处寻求协助，商讨对策，后来我们得到工联的帮忙，市行政局也出面干预，这次劳资事件得以完满解决。

经此事件后，我们都意识到设立工会的必要性。创建工会，能有效地保障和争取工友们应有的权益。经数月的筹备，我们发动各制衣工友，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澳门内衣工会于1958年正式成立，我成为第一届工会的理事，担任财务的工作。

不久以后，我与在日升结识的萧丽明结了婚，一起担任工会会务工作，服务工友。


为工会工作 初心不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澳门的制衣业出现一段小低潮，制衣业出现饱和现象，很多厂房都接不到订单，业务开始下滑，令很多制衣工人都收入无门。眼见澳门制衣业前景渺茫，我于是去香港发展，继续从事制衣行业。在香港的工作十分忙碌和艰辛。三年之后，我因病回澳安顿，在澳门另谋职业，重新开始了在澳门的职业生涯。

我回澳后，到中国百货公司从事布匹销售的工作，月薪约千元，收入算能维持家庭生活。因为我工作的地点与当时位于沙梨头海边街17号的制衣工会会所很近，所以每逢下班或空闲时，我就会到制衣工会帮忙处理会务，大部分是财务工作，也积极参与工会的班组活动和策划旅行等。




2000年，梁伟泉（左一）与家人前往西班牙旅行




梁伟泉的香港中华书局产业工会会员证

在百货公司做了二十多年，亦目睹澳门布匹业从繁盛逐步走向低潮。我后来便转到了娱乐职工会，担任秘书，1999年正式退休。


过往博彩职工的待遇


我从1986年至1999年，一直在娱乐职工会担任秘书，处理过很多博彩职工的劳资事件。

当时澳门的博彩业是一家专营，澳博管辖着旗下大大小小数十间赌场和赌厅。正因如此，博彩职工的待遇并不优厚，以工时与工资为例：博彩员工比制衣工人还要辛苦，没有员工假期，工作不定时，分中更、下更、半夜更；每更是四个小时，有一些员工做完四个小时便要回家，之后又要等四小时再回赌场工作；员工月薪只有五十元──象征性的工资，每月收入的多少，就要看自己努力赚来的小费，所以员工间时有发生抢小费的现象。当然，也有一些老练的职工每月能收入过万，令当时众多青年人都趋之若鹜，纷纷投身博彩业。

我是看着时代在变化的，现在赌权开放，博彩职工的待遇已比以前老一辈的好很多了。


制衣工会的活动“宗师”


我对工会感情很深，一直是制衣工会积极活跃的分子之一。以前工会的班组活动有很多，我特别喜欢太极拳和北少林拳，还学过交谊舞等。制衣工会历届的会庆，我只要有空，都担任表演嘉宾，表演太极拳、太极扇和唱歌等。我还参加过1999年“庆回归千人太极操表演”、工联举办的长者舞蹈比赛等。

制衣工人的假期很少，所以每当有假期，工会都会组织旅行，工友的反应都相当热烈。

我退休后，人老心不老，每天早上七点至八点，会在花城公园和一班长者们一起耍太极，现在也继续学跳交谊舞，时常在工联和望厦的老人中心教长者们跳交谊舞。我感到生活很充实，可说是比以前更忙了，我的身体也健康得多了！




制衣三十载



蔡文兰／口述 杨慧妍／整理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转眼间澳门的制衣业已跨越半个世纪。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制衣行业逐步衰落。蔡文兰在制衣业的鼎盛时期加入，在制衣业的暗淡时期退出，但她仍然对制衣业十分关注，自2004年起担任制衣工会的义务秘书至今，致力于为工友们争取权益。


不向贫穷低头　


我叫蔡文兰，原籍广东南海，1955年在澳门出生。我家里共有七兄弟姊妹，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我排行第五。我们家在新马路区附近的租屋住。

记得我在劳工子弟学校就读小学时，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每天放学后就从事手工业帮补家计，例如穿珠片……升初中时，我转到了商训夜中学。那时我家人对我继续读书十分反对，由于家里兄弟姊妹众多，父母认为小学毕业已经足够，而我的兄长也只完成了小学课程，所以母亲希望我也能像他们一样，早点投身社会帮补家计。但是我还是努力坚持，终于争取到读书的权利。我一方面需要赚钱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还需要自付初中学费，所以我早上在制衣厂工作，晚上便到商训学校，继续完成初中课程。




蔡文兰（前排右一）与工友合影留念




蔡文兰（前排左二）与友人游玩留影

当时的商训学校是一所夜校，每天上课约三个小时，从晚上七点十五分上课至十点下课。学校学生大多数是半工半读的，有些年龄还比较大。记得那时我十多岁，但有些同班同学已有二十多岁。有时如果工厂需要加班赶货，我们这些员工必须继续赶货，就需要向学校请假，但学校并不责怪我们。那时在商训学校读书的学生，大多像我这样，早上做工晚上上学，所以学校和老师们都很谅解我们这些需要做工的学生。




蔡文兰的商训夜中学毕业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澳门的高中并不多，我初中毕业后便没有继续读下去。但就当时的女生而言，能够初中毕业已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当时连小学毕业的人都不多。




蔡文兰（中）大学毕业留影

后来我也曾修读过一年的会计及一些计算机课程。2002年，我还报读了工联举办的大学课程，持续读了六年与社会学有关的学科。

今年（指访谈当年，2008年）正是我大学毕业的一年。当初我修读大学课程，是由于进入社会工作后，渐渐了解到自己知识贫乏的一面，希望通过进修来丰富自己，从而萌生出读大学的念头。毕竟已放下书本多年，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幸好有家人的支持与鼓励，让我能一直坚持下来。




蔡文兰（前排左一）与工友活动留影


制衣三十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澳门，行业种类很少，适合女生的工作更是少之又少。那时的澳门女生，大多投身手工业以及制衣业。我母亲和姐姐都加入了制衣业，我也随之踏入这一行业。




蔡文兰（右二）与工会人员前往工厂参观交流

1970年开始，我就在澳门一些小型厂房学习车衣技巧，那时我正在商训学校就读初二。还记得我最初学习车衣的厂房里，只放置了几部衣车，规模很小，称不上是工厂。当时的薪资是按照做工的速度、加班的时间以及制造衣服的数量来计算的，我那时还处于学习阶段，所以收入相对较少。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的学习后，我开始正式投入制衣行业。

我正式投入工作的第一间工厂，是位于黑沙环的万国制衣厂，其货品主要在本澳销售。当时我八点半上班，十二点半放工回家吃饭，再从两点整工作至三点半，半个小时休息，四点整再工作，一直工作至七点才下班。以前经常需要加班，通常加至八点半，但有时会因不准时落货而加班至夜里三四点。有些工友因任职于较重要的部门，如包装部，甚至需要通宵加班。

随后我转到了德祥制衣厂，担任车板工作。就当时而言，我认为车板可算是制衣厂中较为轻松的工作，不用加班，而且工作时间较短，因此这项工作我持续做了好几年。

那时工厂里的男工相对现在来说多很多，几乎占全厂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且男工们主要处理一些需要较大力气的工作，如上领、牛仔裤、埋夹以及上裤头等。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女性也能胜任这些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招待酒会，蔡文兰（右一）与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七十年代末，制衣行业人手相当缺乏，很多工厂为了吸纳更多的人手，曾实施“介绍费政策”，即只要介绍工友入厂工作满一定期限，便有三百至五百元的报酬作为介绍费。

到了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期间，由于改革开放，大批内地人来澳工作，制衣工厂聘请了很多内地人。我在这期间已由车板技工升为指导员，几年后，更升为车间主管，月薪由四千增加至六千，而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制造衣服的程序以及安排货品价目等。

在这样的职位上当然有相当大的压力，幸好有几位指导员跟随我工作，协助我分担和处理部分事务。

2004年，我退出了制衣行业，现已转行为制衣工会的义务秘书，并担任现届工会的副理事长。


投身工会 服务社群


七十年代我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制衣工会。当时长辈们都认为制衣工会是一个很正派的团体，所以他们都很支持我参加。工厂下班后，很多时候我都会与工友们一起到工会当义工，或参与一些工会活动。在工会，我曾担任了约十年的理事长，策划工会活动，并担任过一段时期的点心教师。

八十年代，澳门还没有劳工法保障工人的权益，制衣工人常常因减薪问题与雇主发生争执，有时甚至会团结起来一起罢工。他们也会到工会寻求帮助，工会便会派代表和员工们一起找雇主讨论，为员工们争取应有的权益。




蔡文兰（右一）参加工友生日会




蔡文兰（右四）参加工会活动

近几年，我在担任工会秘书期间，曾遇到一个案例：有个无良雇主以工厂倒闭为由，拖欠了一位看门老伯三个多月的薪金，但事实上那位雇主已把工厂卖掉，赚取了十多万元。我们也帮不到老伯，眼看雇主带着金钱逃之夭夭，十分气愤。

虽然现在政府已实行了劳工法例保障员工权益，但仍有一些无良雇主为了一己私欲而走法律空隙，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我希望政府往后能多聆听工人们的心声，令他们的权益更好地得到保障。




“我喜欢车板的工作”



胡宝莲／口述 谭佩如／整理


     

五十多岁的胡宝莲，大半生时间都在制衣业中打滚，尽管制衣业已渐渐式微，但她对制衣的热情依然没变，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不辞劳苦只为家


我叫胡宝莲，1956年在澳门出生。小时候与父母和八兄弟姐妹居住在镜湖马路一带的“唐楼”。我从小就很好动，常常与左邻右舍的小朋友在街头追逐。当时的街上很少有车辆经过，居民友善，治安很好，晚上在街上睡觉也不担心会被抬走。

我在家排行第四。当时我家经济条件较差，我在劳校读书期间，就要做一些搓炮、穿珠等零工，但赚的钱连三餐都不能支持，家庭收入全靠父亲开的洗衣店。即使这样，我小学毕业还差一年便被迫辍学，踏入社会工作。




胡宝莲（后排左一）与友人活动留影




胡宝莲（后排左一）家庭聚会留影


走向制衣的人生


初进社会，我进的并不是制衣业，而是相继从事过针织、拉链工人和樟木家具学徒的工作，做了一段时间，因哥哥投身家具行业，为免兄妹同行，我决定转向当时很兴盛的制衣业。




胡宝莲（右一）与友人游玩留影

当年从事制衣业有两个途径：一是在行内做杂工，如果得到指导员的教导，便可进入制衣行业；二是到小型工厂学习缝制的技巧，但需缴纳学费。大约是1979年，因为姐姐在行内，我可以免学费到工厂学习制衣。

我做工的第一间制衣工厂叫华记。那时我是学徒，负责车位的工作，工资计件，但收入并不多，而且华记是一间“山寨厂”。几个月以后，在朋友的介绍下，我转向另一间规模较大、位于俾利喇街的工厂，继续当车位技工，主要缝纫牛仔裤。

当时我只懂缝制睡衣，对于缝纫牛仔裤袋口，真是无从入手，幸好得到指导员的教导，工作很快上手，一天的工资大约二十元，每天工作八至九小时。




胡宝莲旅游留影

两年后，我先后转向金龙工厂、泰和工厂，当车位技工缝制袋口，及后再转向大工厂梅真尼，负责车位。

梅真尼当年在澳门算是一等一的制衣大厂，待遇好，工资高，不然我也不会在这间厂做十多年。每逢上班时间进入工厂，有数百名工人在忙碌，工作间有说有笑，场面十分热闹融洽。这间厂有十多个部门，不同部门负责衣服的不同部位，指导员约有二十人。

后来越南、缅甸和中国内地的人纷纷来到澳门，各厂借此时机大量输入便宜劳工，厂内人员被大量调动，我当然也不例外，厂长要求我担任指导员。一段时间后，工厂把我组的人数缩减，更让我转做车板的工作。后来厂内的QC(Quality Control，质量监管)走了，厂长便把我升为QC。




胡宝莲（左一）与工友旅行留影

雇主转换后，梅真尼改名为恒河。1996年，恒河倒闭，引起欠薪问题。在制衣工会的协助下，由社会保障基金垫支欠薪和补偿金给工人，问题最终获得解决。

我投身制衣业没多久就加入工会，因为当年必须拥有工会证才能回乡，正好我是从事制衣，便顺理成章加入了制衣工会。




胡宝莲（右一）参加工会聚会

后来因为工作忙碌，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工会，到1999年，我重返制衣工会后，一直参与义工工作。其间，由担任义工至理事，到成为现届理事长，在这过程中我很感谢理监事成员对我的支持和信任，以及工会给予的培养。


风光不再　魅力依然


除了工会外，工厂的生活亦带给我很多的回忆。旧时回到工厂，门口已有数百人正为工作而忙碌；可是现在，人数少了，本地人占据的比例也少了，从前一起上班一起谈话说笑的工友，很多都转向另一行业发展，制衣工业已渐渐走向式微。




胡宝莲（右一）在工会活动

我喜爱制衣业，行业虽已风光不再，但是我依然每天早上回到工厂，继续我的制衣事业。现在我的工作是一位板房主管。当年在板房工作，每年只有两季起板，年头起板，年尾交货，而现今的制衣业节奏已变得很快，七月起板，八月出货，九月已在市场出售。

现在从事制衣业相比旧时，真是忙碌得多了。十多年前，有一次客户临时需要第二天拿货，我们一组十多人被迫通宵赶货，直至第二天早晨六点才完工，之后全组员工都回家休息，可是身为指导员的我，必须负责该批货余下的事，直到当天下午才能回家休息。辛苦过后，我也领悟了一句话：“客户永远是对的。”




工会组织的旅行活动留影


制衣的满足感


每件衣服的出品，样板可由工厂的板房设计或根据客户的需求而定做，然后经过不同车位的缝纫，再由QC对每件衣服进行质量检查，才让该批衣服出口。多项工序我基本全都担任过，然而我最爱的工序还是板房设计，即使转移到现在工作的厂，我依然选择板房的工作，板房设计能带给我成功的满足感。

我从事制衣将近三十年，经历制衣业由兴盛到式微的每一阶段，虽然很迷茫，但是除非制衣业在澳门再没有立足的地位，不然我都会继续坚守制衣业。

尽管现在制衣工作很忙碌，但是我依然乐在其中。




从普通的制衣女工到劳工界代表人物



关翠杏／口述 阮玉笑／整理


     

关翠杏，现任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立法会议员，曾担任制衣工会、制造业总工会秘书工作，1991年被推选为制造业总工会副理事长，1992年担任由政府和劳资双方所组成的三方协调机构──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执行委员，积极就劳动范畴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她三十多年来一直为基层打拼，竭力为劳工阶层争取权益，并赢得“敢言敢拼”的称号。


贫苦家庭出身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澳门一个环境较差的家庭，爸爸是理发匠，妈妈是家庭主妇，家里共有八兄弟姊妹。我还小的时候，一家大小租住炉石塘一个两房一厅的木板隔间房，其中一间房又另外租给别人。我们的生活相当困苦，当时经常没饭开，要跟着妈妈去巷口找米铺赊米；天热时，因为爸爸的“飞发档”要有风扇，就把家中仅有的棉被拿去典当，天冷时，再拿风扇去当铺换回棉被。小时候我见多了这些事情，我跟自己说，一旦有能力，我一定要努力改善家里的情况。




20岁的关翠杏与工友游玩时拍摄




关翠杏在葡京酒店前留影

当时澳门的经济环境好差，可以从事的行业其实不多。在我小学毕业时，适逢香港许多制衣厂转到澳门经营，给了我一个入行的机会。当时要入制衣行业并不简单，需要付钱学师，我家里好困难，可是我还是想办法筹了六十元，去下环街一间制衣厂做学徒。在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我做了差不多半年，掌握了制衣的各种工序和所有的车种，之后我就自己出去找其他工厂应征，经过严格的考核后，我获得录用，从此开始了从事制衣行业的生涯。

我最记得有生以来第一日收到工资的情景。当时我好勤奋，做得很快，全日计人工，就是按生产的件数计算，工资也只有一元二角，就是这点钱，对我来讲记忆都好深刻。


在织造业里谋生计


我入职两年多，由于制衣的收入不是太好，后期在小学校长的介绍下，转行从事手袜行业，做了整整八年。然后转做女性内衣生产的行业，做了几年后又转回做制衣。可以讲，从1962年底入行，至1984年中，我一直在这几个通过衣车来生产的行业中转来转去，虽然产品有所不同，但始终未离开过织造业。

这二十多年，是我成长的重要时刻，我从只懂“揾钱”养家、两耳不闻窗外事，渐渐变得积极参与工会事务，亦奠定了我这几十年来敢于为工人争取权益的人生走向。




关翠杏（后排左四）参与制造业多个工会联合派发工业安全宣传单的活动


成长的历程


我做事讲求认真负责。在工厂工作时，我对自己的产品要求严格，属于技术很好的，所以很多新人都由我负责带教。带新人，是没有工资的，很多人都不是很愿意做“义工”。不过我认为：我有机会去工厂工作，真是好开心，虽然我年纪比较轻，但当时澳门整个社会好穷，我已经可以为家里分担经济责任，所以我觉得有责任去帮那些穷的小朋友。

平时我在工厂会打抱不平，见到一些新人或者不太得老板喜欢的人被压价时，我会主动“帮口”议价，主要因为我自己是比较穷的环境出身，看到那些比我小、和我差不多背景的女仔“比人虾”，就觉得好凄凉，所以会尽力帮她们。




198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关翠杏受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作为五个劳工界代表之一，前往敦煌等地考察




关翠杏（左三）与工会专职人员一同前往工厂参观交流

有了这些乐于“带”人、帮人的经历，加上自己也有点技术，慢慢地，我在工厂得到工友和老板的尊重。这个过程中，我亦慢慢明白，人一定要通过一些条件去增强自己的能力，有条件、有能力，才能为自己争取权益或者帮别人解决问题。

不过，和绝大部分的打工仔一样，我最初进入社会工作，一心只为赚钱，希望能尽快改善家里的生活，所以一直都好勤奋地在织造行业“搏杀”，早上工厂八点半开门，我七点半已在工厂门口等，夜晚亦做到七八点才收工。


那件事影响我的人生走向


这种只懂得“揾钱”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66年。那一年年底发生的“一二·三事件”，影响了我的人生走向。

整个过程现在回忆起来，其实都好模糊，我只知道当时有人被打，有好多人去澳督府抗议，我还亲眼看到市政厅前面的铜像被人拉下来，也看到葡国兵开枪，我被吓到逃走。但是整个事件使我受到好大震动，也相当困惑，令我开始思考个中来龙去脉。那时我十六七岁，我就在想：是否应该要做些事情呢？是否整天都只顾着赚钱就觉得很好了呢？

那次事件之后，我爸爸开始经常回理发工会，我也跟着爸爸一起去。

我参与工会工作还有客观原因。我和妹妹在工厂工作了多年，已经有一定积蓄，而且买了楼，家里的经济环境已经得到改善。而且那个年代，没有收音机、电视机，同辈的人都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和信息，最多就是看看报纸，追下连载小说。所以“一二·三事件”后，我就开始回工会参与一些群体性活动，学唱革命歌曲，晚上参加工会组织的文娱生活。


协助处理劳资事件


参与工会活动，与协助处理劳资事件是两回事。在1974年，我第一次组织工友罢工，纯粹出于“帮人”的热情，觉得要挺身而出，但是不懂得该如何下手。

当时我所工作的制衣厂，有一名裁床工，不知因为什么事与“事头婆”（即老板娘）发生争执，结果被解雇。那名工友回工会投诉，工会的书记（即秘书）潘玉兰对我说：“你们厂的事，你想下办法怎样组织那些人谈下，看看可否集体争取。”

由于澳门当时未有劳工法，亦没有劳工局，工厂都很崇尚团结自救的精神，认为做什么都一定要齐心，否则什么也没有。




关翠杏（台上讲话者）协助处理恒河制衣厂欠薪事件，成功为工友追回应有权益

当时我就自己想办法，亲手写蜡板油印通告，通知工友回工会商量，组织代表和公司谈判。




关翠杏（中间居右）动员行业工友关注社会事务

谈判下来，资方态度强硬，我就决定发动全厂二百多人罢工。我们连续罢工十七日，工厂固然受损失，但工友同样是手停口停，尤其是有家庭负担的工友压力好大。工友们虽然没当面抱怨，但是我感觉大家真的好困难，双方陷入僵局的十多天，我也在思考如何去解决事件。

我先是想到去求助市政厅（当时叫市行政局，即现在的民政总署前身），但当时厅长不肯受理，不过为我们指了一条“明路”：“你们的事不是市行政的事务，如果对我的响应不满意，可以去民政厅告我啦。”

结果我们真的去了民政厅。民政厅厅长介入后，市政厅只得跟进事件，通知工厂的香港大股东来处理。两日之后，工厂决定用回被裁的工人，工潮取得胜利。

事件解决后，我继续在工厂开工，但处处被“事头婆”针对，连续三个月逐件逐件查我的产品。

越是这样，我越不服输。越是被针对，我越要做好自己，我要做一个榜样给所有工友看，我们不会屈服。面对老板娘的刁难，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硬气，不可以低头，因为我会影响到所有的工友，他们大家对我有期望。另外就是影响到以后的人的争取，我不可以因为被针对，就向老板娘低头。

我日日照常返工。三个月后，老板娘终于认输，决定升我做指导员，由我来管工友。但这个时候，我选择了离开。因为在工潮中我已经正式获胜。

其实事后总结整个事件，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这次罢工我们虽然赢了，工友亦都信我，但为了一个人，令全厂二百多人十几日没收入，是否一定要如此激烈？其实有时可能未必。


工会专职人员


无论如何，该事件对我影响很大。之后，我开始积极参与工会的工作。

1984年6月中，当时的工会书记潘玉兰调职工联，于是工联要求我全职回工会。虽然工会能够给的工资是一千一百元，比我在制衣厂一千七百元的月薪另计加班的收入差一大截，但我想，既然自己的家庭经济压力不算太大，这份工作又是我喜欢的，特别是帮助基层争取权益一直是我的追求。于是我最终答应了回工会，开始了工会专职人员的生涯。




关翠杏获颁大专文凭

因缘际会，那年9月份，澳门第一部劳工法诞生，工会开始由街头抗争走上依法维权的路。在这个转折期间，我不断熟习劳工法，由不懂到懂，由懂到熟。

在任职工会期间，每年至少有三五十宗的求助个案需要协助处理，而我一直在基层、在工会为工友打拼，从来没有想过要担任什么职务。但是在工作过程中发觉，因为太多机会要和政府部门，特别是跟劳工局打交道，大家认为始终还是要有个理事层的身份才便于工作。所以，当制造业总工会成立后，我同意参选，成为理事会成员。在我看来，这些只不过是一个称呼上的变化，工作没有改变。


十年艰辛求学路


如果说诸多劳资个案处理历程，坚定了我为基层而打拼的信念，长达十年的艰辛求学历程，则为我日后的奋斗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关翠杏获颁本科文凭

我十二岁投身制衣行业，当时只有小学学历，虽然会在工余时间看看小说、写写文章，但系统性的进修还是较少。1986年，工联看到工运的发展形势，认为有必要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于是专门开设了中文高中课程，我抓住机会，开始参加学习。之后我又参与香港工联和香港大学、暨南大学开办的社会行政学课程。在此期间，我和其他九个人，每个周日都到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上课，总共用了三年的时间，读完两年的大专课程。

考虑到时间和金钱的付出，澳门工联决定在澳门自行开班，继续余下的课程。为了筹设这个班，中间停了三年的时间。但我个人的学习并没有因此停下来，我又另外在广州一所大学进修了另一个社会学的校外课程。

所以从1987年开始学习中文高中课程，到1997年拿到香港大学和暨南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整整十年，我用尽所有的工余时间去读书。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三十多岁会去读书，亦想不到最终会拿到一张从小就渴望的文凭。

其实我都没有想过，拿到这张文凭对自己有什么作用。只要是增加自己的知识，有利于我的工作和人生，对我今后知识的提升，尤其是对我工作上梳理很多经验有帮助，就是最大的裨益了。


十多年的议会生涯


基于回馈工联的栽培之恩，考虑到参与“澳人治澳”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希望将基层的声音带入议会，在建制内为基层争取更多的东西，我考虑了很久，最终答应参与1996年的立法选举，开始了十多年的议会生涯。

初入议会，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法律之中亦只是懂得劳工法。一直以来，我的目标都是为劳工争取权益的，我以为只要懂这些就可以啦。其实不对。我除了在议会为劳工界发声，十几年下来，随着经验的累积，亦逐步从关注劳工权益的范畴扩展至社会政策、政府监督、各类民生事务等问题。


对澳门制造业发展的看法


讲起制衣工人的薪酬待遇变化，1962年9月份我学师的时候，制衣行业的收入不算太多，但都算可以支撑生活，相对于那些手工业来讲，收入好一些，比起针织行业就差一些。八十年代中期，是制衣行业的黄金发展期，但由于有大量的移民涌入，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工资反而降低，很多工人是不满的。1988年，澳门就开始输入外地劳工，但是那个时候有大量的货品生产，所以尽管有好多问题，但是外劳的冲击还是可以接受。到九十年代末，当制造业逐步北移的时候，澳门制造业工人的收入逐年下降，现在差不多已经成为全澳门收入最低的行业。总之，制衣工人的待遇和这个行业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从制衣行业出身，至今亦一直关注制造业工会事务，对这个行业有着“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澳门的制造业要有发展，要有很大的转型决心，需由投资者作主导，从整个经营理念做出转变。

这是很痛苦的过程，现在无人愿意走这条路。特别是在澳门这种经济环境下的投资者，看的是短线、“赚快钱”，不会有新的思维，亦都不愿投入更多的资本做出改革。

因此，我认为，不管政府有多少的扶助政策，如果投资者不下决心转型，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苟延残喘。




1994年，《华澳邮报》对关翠杏的报道

现在的跨境工业区对澳门来讲，根本没什么作用，连挽留澳门工业也做不到，遑论令工业升级、转型。工业区只不过是让个别投资者利用澳门和内地的关系、借CEPA（《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便利，以牺牲国家税收的代价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已，看不到对澳门工业多元化有好处，亦达不到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初衷。


一点期望


回首制衣工会这几十年走过的历程，我对它仍有所期待。基于这个行业已经式微，可以预期，这个行业的工会在现有基础上，难以有更大的发展。但只要这个行业一日存在，工会就仍然需要存在，业内工人的权益仍然需要工会去维护，工会要做的事就是继续去团结余下来的工人。无论如何，工会在现阶段还有一件事是要做的，就是协助工友在经济结构转型的时期掌握新的技能，从而寻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工会仍然需要因应形势不断求变，才能继续焕发光芒。我自己这三十多年来，也从来不敢懈怠。我始终坚持本心，在议会上做好劳工界的“代言人”，在工运事业中发光发热。




经历制衣业的半个世纪



潘章／口述 林泽隆／整理

潘章先生从一个工厂学徒到现在成为工厂高层人员的历程，告诉我们做人处事需要一个坚定的目标，努力不懈，凡事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他谈了整个澳门制衣业的变化历程，以及制衣业在澳门衰落的深层原因。


     


十五岁到社会闯荡


我出生于1942年，原籍广东南海，小时候在佛山居住。我家主要依靠织布为生，所以我与六个弟妹从小就经常到织布工厂帮忙。十五岁时，我一个人来到澳门打工，居住在亲戚家中，从此开始在澳门从事制衣业的生涯。

现今的青年人，十五六岁时的青春岁月大多是在中学度过，而我十五岁那时就要到社会上闯荡。初来澳门，我并不太习惯，但很快就当上制衣工厂的学徒。要当制衣学徒，不是单靠勤快和好学便足够的，还要得到工厂介绍人的推荐，而介绍人亦害怕自己的声誉被破坏，而表现得比学徒还要紧张，这的确是“皇帝未急太监急”呢！

当时在澳门，制衣业是一个热门职业，所以我也选择了从事制衣业。

我在大鹏制衣厂当过学徒，又到香港工作了两年，后来听闻有一间大型制衣公司聘请见习学徒，于是我又回到澳门，而那间大公司便是德祥制衣厂，当时称联益制衣厂。

那时候当学徒非常辛苦，刚入行的工人，如果只懂得制衣工作中的一两个步骤，基本上是不可能到工厂去工作的。 你若不能做出一件衬衫，也要懂得做半件，否则便要寻找师傅教授制衣技巧。

学师者快则半年满师，慢则需一年或更长时间。


怀念在工厂的日子


我现在仍然任职德祥制衣厂。我曾经在制衣厂内多个部门工作过，与工友的关系都很好，大家互相关心。每当领了薪水，我们都会一起到戏院买票观看电影，共度愉快的时光。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我很怀念过往的日子，偶然忆起，也是一种滋味。

当时我们制衣业的工人，所用的衣车必须自己携带，也可到车行租借衣车，凳子也是自己携带的，真是名副其实的“亲力亲为”。不过电风扇是几个人共享一台，电费是由几位用家共同支付。

我最难忘的事是：我曾在一年内只请了两天半假（不包括节日），其中两天是因为打防疫针后发高烧而请病假留在家休息，另外半天便是到岐关车站接我同乡来澳。


制衣五十年


从一个制衣学徒，到现任制衣工厂的高职人员，当然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老板升你职时，你不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要自己想一想，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担这份责任。

我对制衣工作的一份热诚与坚持，让我的制衣事业能够一路走到今天。

德祥制衣厂的旧称是联益制衣厂，它在1957年正式设厂，跟同年代的天虹制衣厂一样，是香港制衣工厂在澳门的分部。当时联益制衣厂只有二十人，后来扩展业务，更名为德祥，员工亦增加至约一百人。最鼎盛的时期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员工数目曾达到一千五百人，可说是当时澳门的第一大制衣工厂。




德祥制衣厂车间工作照（一）

其后德祥成为有限公司，并在香港上市。不过，从九十年代中开始，澳门的制衣业急速下滑，所以在2002年，德祥做了一个商业决定，把澳门分部的制衣厂结业，所有的订单迁回香港的工厂跟进。

目前我处于半退休状态，但也会经常到内地珠江三角洲地区处理德祥的业务。我对制衣业有一份独特的情怀，而老板亦希望我继续帮忙，所以我仍然在为制衣业奔忙。




德祥制衣厂车间工作照（二）

苦苦耕耘五十载，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仍穿梭在珠三角地区。那里的工作环境跟在澳门工作时差别很大，特别是在法律和税项等方面，还只能在周末回澳，平时都在番禺的宿舍居住。我平时不在澳门，有很多的不便，想回澳门的银行和政府部门处理一些私人事情也不行，我已经是半个番禺人了。


最怕开会


在制衣业打滚多年，经过不少风风雨雨，但我最怕的却是开会。小时候，学校组织很多活动，我也参与其中，所以要经常开会；我父母要工作，所以我也经常代替父母到街坊区委会和一些房屋合作单位开会，我感到十分厌倦，最怕就是开会了。

年轻时，我到工会打球期间，曾被邀请加入制衣工会，就是因为怕开会，我没有加入工会。虽然我不是制衣工会会员，但很多创会会员都是德祥的工友，所以我们彼此间都十分熟识，我亦很了解工会的运作方式，也经常参与工会的活动，一直与工会和工友们保持联络。


细说制衣业兴衰


澳门的制衣业如今已由盛转衰。在最辉煌的时期，它的衣物曾出口到澳洲及东南亚，甚至美洲和欧洲等地。从事制衣行业的人数达到数万，制衣业是澳门最多人工作的行业。




潘章（右一）参加工会周年酒会




潘章（右一）与工友参加工会组织的旅游交流活动

由于产量大，因此澳门当时实施了配额限制，控制其生产量。后来生产成本渐渐上涨，消费也相对提高，令制衣业未能跟上现代经济市场，经营开始出现困难；同一时期，其他地区提供了一些对于出口成衣更优厚的条件，如配额增多、进口税优惠等，使得很多商家都在其他地方设厂；加上旅游博彩业的兴起，澳门青年一代纷纷投向博彩业。

种种原因，使澳门的制衣业走向下坡。

澳门现时制衣业的发展前景十分狭窄。初时我也想过，经济发达的地区不一定容纳不了制造业。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的生活指数很高，但是制衣业在当地还是相当成功。要在发达地区发展制造业，离不开两个条件——质量好和生产快。而且内地的生产成本比澳门低，所以在澳门发展制衣业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澳门转型其他行业，如服装、各类奢侈品牌，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无论如何，制衣业在澳门曾经有过光辉时期，推动了澳门的经济发展。




德祥制衣厂成品店




生活离不开工会



潘玉兰／口述 梁俊杰／整理

在潘玉兰女士的人生中，不论是在青年、盛年、中年还是老年，她的生活都离不开工会。


     


个人成长经历


我叫潘玉兰，1945年在澳门出生，在七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小时候我家就居住在下环街。我父亲是手信店店员，母亲是家庭主妇。

我家家境困难，所以我小时候是读夜校，这样日间能到爆竹厂工作，帮补家计。后来我转读日校时，就没有再外出工作，夜晚做完作业后，帮忙母亲加工一些爆竹。




潘玉兰（右一）参加工会的团拜及生日会




潘玉兰（左三）参加工友的生日会

读完书我就出来工作了，做过爆竹、织藤等工作。后来我见制衣业旺盛，便投身制衣这个行业。我工作的第一间厂是伟兴制衣厂，在那里当一名制衣工人。当时工厂很小，又没有空调，只有风扇。工厂还经常会停工，一停工，我就会跟工友们一起逛街，晚上还会去看电影。这些活动是当时我们最好的娱乐。

我在1964年加入澳门内衣工会，初时只是一名工厂联络员，工作大概就是通知工会有哪些活动，动员工友参加工会。后来，当时的工会书记因身体抱恙要休假，我就暂时替代书记的工作。

过了几年，书记的身体好转，我便打算回工厂再当制衣工人，但是书记叫我留下来继续做，所以我就正式接替了她的工作。

从1968年至1984年，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六年。


群策群力　艰苦办会


我们制衣工会刚刚成立时，办公条件很差，没有什么家当，大部分家当都是由工友、工联和友会捐赠或借出的，而地方则是旅业工会借出的。到后期，工会开始慢慢添办了一点办公用品，例如电话。虽然我们有电话可使用，但工友没有啊，所以我们要联络工友，还得亲自上门拜访。我们印刷东西，是将蜡纸铺在一块钢板上，用针笔写好以后油印出来。但做这个工序要很小心，哪怕是做错一点儿，都要重新来过。可见当年工会办公非常艰苦。




遗址博物馆王陵分布示意图




潘玉兰（中）在工会座谈会上发言

工会办活动时，都很担心经费不足，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制的。茶酒会上的卤水食品是工友自己做的，鸡尾酒也是工友们自己来调。踢球赛时，球衣大家轮流穿，饮用水则是从工会用塑料桶盛水到球场给球员饮用。

当时我们工会有数千会员，只有两个专职秘书。工会的工作从负责打扫整理、搬搬抬抬、洗杯烧水、印刷出版，到召开大会小会，举办文娱康乐，联系、扩展会员，每周举办各种班组活动，处理劳资事件等，单靠两个人是不能完成的，就要靠理监事、联络员、班组辅导员、会费征收员等，大家一起动手。例如为减轻会员经济负担，工会是逐月收费，这样繁重的工作，主要靠厂部联络员在发薪期前返工会开月费收据，然后在发薪的头一两天内，逐个向会员征收，有些要负责收30人至40人。发通知和会讯也是靠联络员派发，这就使工会省下大笔邮费。

工会很注重开展厂部工作，在一些大厂也成立基层小组，为厂内工友争取福利、改善待遇，并注重开发新厂的工作。有些工作人员为了方便接触新工友，有意转到新厂工作，开发新的阵地。为了办好工会、服务工友，我们有不少理事和联络员，都不惜损失自己的利益而无私奉献。他们在工会做事，非但不收分毫，相反自己出钱出力。一事当前，先人后己，如年尾工会卖年货和腊味，先让工友挑选优质货，剩下的货尾才由工作人员按原价购买。




潘玉兰（左一）参加工会会庆聚餐（一）




潘玉兰（右三）参加工会会庆聚餐（二）


兴旺发展话当年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澳门制衣业开始发展，很多人都从事制衣业。我们工会便想方设法吸引工人加入工会，例如举办各种兴趣班，如裁剪班、歌咏班、编织班以及乒乓球班等，其中以乒乓球班最受欢迎。除了这些传统的兴趣班外，工会还举办了一些贴近潮流的兴趣班，有美容班、交谊舞班、健康舞班、摄影班、点心班、吉他班、绢花班等。办美容班和交谊舞班时，工会也有一点担心，怕社会上批评工会办一些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但最后工会还是办了，而且极受欢迎，一办就是十多期，欲罢不能。为了优化教学质量，工会还外聘教师和增添设备。透过这些兴趣班，吸引了不少工友加入工会。

另外，加入工会还有不少福利。当年工会举办多姿多彩的活动，有“腊味会”“储蓄会”“买年货”“小卖部”“保健卡”等，其中以“腊味会”“储蓄会”最让人怀念。“腊味会”，顾名思义，就是与腊味有关。每逢岁末，人人都希望能够吃上一些腊味，但买腊味却要花上不少钱，于是工会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供款。每位工友每个月将两三元存在工会，到年末就有一笔颇大的钱，然后工会统一订购，这样便能得到一些折扣。

“储蓄会”是把工友的钱统一来存，这样便多一些利息，年末就连本带利发给工友。记得我和其他义工从银行里提钱回工会，总是胆战心惊，害怕会给别人偷走。把钱拿回工会后，也不敢踏出工会门口一步，连吃饭都是叫外卖的。

我们工会为提高工友的爱国情操，热心为工友、工会服务，就要提高思想，要有奉献和服务的精神，所以就开展学习班和“天天读”。“天天读”是“文革”时期工会的一个号召，鼓励大家天天读书，天天学习。工友用早上还没上班的时间来学习，学习约半小时再上班。当时学的都是毛主席的著作，如“老三篇”等。这个活动只办了一年多就停止了，但一些工友仍利用晚上工余时间来持续学习。




潘玉兰（右二）出席工友嫁娶活动

我们制衣工会，高峰期有近万名会员，其发展状况就如波浪般，是与行业旺淡季分不开的。最多人入会的时段，是七十年代末的新移民潮时期，由于当时从澳门到珠海拱北不用身份证，凭工会证就能自由进出，因此当时工会有很多优势。单凭一张工会证，便可到银行开户，可以前往内地，所以吸引不少人加入工会。

工会的活动一向很受欢迎，但到了后期，不少工友转职，部分工友生儿育女，照顾家人，导致参加工会的人越来越少。当时工会流行一个说法，叫“过三关”：一是“恋爱关”，意指恋爱期间；二是“结婚关”，指结婚前后；三是“家庭关”，意指子女出生后。这三个时期都会使工友较少回工会参加会务和活动。




潘玉兰（右一）与工会40周年会庆乒乓球邀请赛得奖者合影


为工人争取合理权益


我们工会成立至今，一向是以维权为宗旨。当时的劳资纠纷，主要是裁员、没有带薪假期、薪金过低。由于当时劳工法还未出台，没有法律保障他们的权益，工友遇上问题，就会在工厂里挑选一些代表，联同工会去跟雇主谈判。工会就会陪同他们，同雇主谈判。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劳资纠纷，是在七十年代，青洲有一所制衣厂的雇主，转换计算薪金的方式，工友觉得不合理，便向工会寻求协助。工会派了代表跟资方谈判，但谈判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有一些工友便向资方施加压力，停工抗议。而厂方没有让步，不让工人们进厂，结果使整间厂停工。当时几百名工友在厂房大门前坐下抗议。在他们行动的坚持下，工会有机会主动与资方进行谈判，事件最终获得解决。

经此一役，工友们不但增强了团结，还增加了对工会的了解，数十名工友成为制衣工会的会员。

工会处理劳资事件，是以工友的利益为依归，但亦会考虑经济环境和实际情况，所以工会以“有理、有利、有节”这六个字，作为处理劳资事件的大方向。“有理”，就是有道理，工友并不一定全对，工会会先分析工友是否有理，如果有理，工会便会支持工友。“有利”，就是有利的时机，假若厂房都停工，那样谈判也没有什么用；但假若厂方需要赶工时，那就是工友们的时机，能够为工人们争取最大的权益。“有节”就是有节制，双方都做一些让步。




潘玉兰的商训夜中学同学会会员证




潘玉兰获颁大专文凭

根据这六个字的大方向，工会处理这些劳资事件的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方法都是劳工法实施前，工会所用的方式。

1984年劳工法实施后，工会便开始强调依法维权。近年工人的福利已比以前好，例如有了解雇补偿、带薪假期、带薪产假、工伤赔偿等。

现在澳门制衣工人主要面临四大问题：一是输入外劳，二是收入过低，三是开工不足，四是整个行业逐渐式微。四大问题严重冲击澳门本地制衣工人。


持续进修 不断进步


我从劳校小学毕业后，在商训夜中学读了半年初中就开始工作，但是我没有忘记需要持续进修。我曾在商训夜中学读过会计，后来就读暨南大学和香港大学合办的大专班，当时是念社会学，我还记得当时要经常到香港、澳门两地上课。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1984年，我转职工联，后来当了工联会长和澳区人大代表。

2007年我退休了。但是只要需要，我还会回到制衣工会和工联参与会务工作。

我的命运与工会紧密相连，我的一生都离不开工会。




制衣业摸爬滚打多年




     

梁荣／口述 陈达尧 易佩珊／整理

梁荣桂，这个名字在制衣行内可能没什么人有印象，但当说到“梁荣”，大家就有记忆。梁荣桂与梁荣是同一个人，梁荣桂是本名，梁荣是他在社会中的习惯用名。

看着制衣工会众多的相片，很多张都有梁先生的踪迹，他的笑容是灿烂的，令他有如此的欢颜，是他和制衣工友一起相处的快乐日子吧！


少年辍学　踏足社会


我叫梁荣桂，今年（即访谈当年，2008年）已六十二岁，在澳门出生。童年时，我和父母与妹妹居住在炉石塘。我家里的经济环境不理想，生活十分艰苦，有时甚至连学费、三餐也成问题。

我父亲从事家庭式制衣业，他是做唐装的，完成一套唐装大约要花半天至一天的时间，才能赚得一元三毫的工资，但一天的生活费就差不多要用去一半，所以生活也很困难。




梁荣（右）与友人在井冈山留影




1963年，梁荣（中）与工友在工厂除夕联欢会合影

我小时候很想读书，很多小朋友也是一样，但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负担不起。以前就学，除了要付学费外，还要付下学期的按金，是为了防止学生中途放弃学习而离校。按金是二十元，看似很小的费用，但是我家实在负担不起，所以逼得我要辍学。

我曾经在别人的介绍下入读过位于炉石塘的木艺工会（又叫上架行会）子弟学校，并且完成课程小学毕业。不是那个行会相关人员的子弟，是不能入读那间学校的，幸好得到朋友的帮忙，我才能入读。它的收费也很便宜，所以我父母才能负担得起我和妹妹在那里读书。




1964年，梁荣（前排右一）与工友在竹湾海滩活动留影

后来我去了商训夜中学就读，还在初中一年级上学期，因为支付不了下学期的按金，我就辍学了，十四岁那年便出来工作了。


澳门杂忆


我记得林茂堂以前是一个木材遍布的地方，所以才会有这个特别的名字。卖木材的地方是在林茂堂，而从事木材后期加工的地方却在炉石塘，那里有很多木艺师傅，所以每年鲁班诞，整条炉石塘街都非常热闹。




1971年，梁荣（后排左一）与工友在白鸽巢公园活动留影

当年商训夜中学位于现在的培道小学那里，它是一间社团学校，是中华总商会开办的，很多老一辈的澳门人曾在那里就学。

以前澳门每个行业都有特定的学校就读，如位于黑沙环的菜农学校是农家学校。这些学校都是社团办的，并且校内授课的老师都是刚刚初中毕业的学生，他们是半义务来教导学生，所以这些学校的学费才会那么便宜。

旧时澳门的学习风气很好！学生对老师十分尊敬，老师亦对学生很好。从前没有补习班的，老师教多少我们就学多少，自己的成绩都要靠自己努力争取。澳门的教育很早便已出现升留级制度，学生打架便会被校方开除学籍。当时的学生都很珍惜学习的机会，很少会打架。

过去的学习环境不好，地方小，班房少，是全澳学校的普遍现象，所以一间课室会出现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甚至同一时间同一课室，由一位老师教授两个不同班级的学生的情况。

我小时候很好动，经常与朋友们一起爬大炮台山。当时的大炮台山没有现在那么完整，是一座烂泥山坡，很多小朋友喜欢在那里嬉戏。但当时大炮台山上有葡军看守，小朋友们都是悄悄地在周围玩耍，若被葡军发现，会被赶走的。到1976年，葡军全部撤退了。


工会背景颇受排斥


我十四岁进入社会工作，第一份工是在远东百货公司中当杂工。当时的月薪有三十元，虽然不是高薪，但比起我父亲，也算是厉害了。我每月有固定收入，算是能维持生活，而我父亲那行的收入就很不稳定，没有客源，就完全没收入了。当时的百货公司是提供日常用品的地方，如衣服、鞋、化妆品等。每逢节日，那里就变得很热闹，人来人往的。

远东百货公司位于高美街，属于私人公司，有三个主要高层，第一个是“头柜”，第二个是“二柜”，第三个是更低的“三柜”。而我的职位是第四个，职位最低的杂工。

在那里做了两年，我就转职从事制衣业──当时澳门最兴旺的制造业，开始我人生的另一阶段。







1964年，梁荣在德祥制衣厂的合约

我在1963年入行制衣业，转眼间便做了二十一年。我一直在德祥制衣厂担任熨工。刚入行时我是一名学徒，工资很低，一直做了两年零四个月，才算是正式熨工，但我们实质是散工，工资是以件数或打数计算的，手脚快就能赚取可观的收入。熨衣工序很系统化，先是衣袖、衣领、衣服前身，之后到衣背，直至整件衣服熨完为止。

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加班。我们在德祥，经常需要加班到天亮，没有加班费，整夜都在工作，工厂只会提供夜宵给工友，一元三毫的焗骨饭。

以前在工厂的日子，工厂的环境、工人的待遇，都很不好。工友若是受了针伤、烫伤等，只能用些药膏暂时处理，工友也常常会受到资方的压迫。

后来我加入了制衣工会，只要需要，我便常常为工友抗争，争取合理的权益。也因为有工会背景，我在老板眼中是一名滋事分子，一直与老板的关系不好，也没有什么晋升的机会。

1984年，我离开了德祥制衣厂到中旅社工作。虽然道别了制衣行业，但我与制衣工会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


不求回报　致力服务工友


我是十八岁那年，因为喜欢打乒乓球，而加入了制衣工会。我很喜欢打乒乓球，可惜家里地方狭小，也没有球桌，在朋友的带领下，我到制衣工会打球，之后就时常回工会了。我现在可是工会的老球手呢！

我喜欢活跃的气氛，所以是工会积极分子，时常参与策划旅行、乒乓球赛、足球赛、篮球赛等康乐活动。

“文革”期间，澳门也受到影响，我们非常之“左”，时常宣传毛泽东的思想，举办一些左派活动，以致一段时期社会上的人士接受不了，我们举办的活动也因此受阻。后来我们慢慢醒悟，开始反思我们过往做过的事，是否切合社会需要，于是重新订立工会的发展方向。




1965年，工会举办足球友谊赛，梁荣位于后排左一

经重整后的工会会务更胜从前，我们开始举办一些工友喜欢的班组活动，如武术班、摄影班、化妆班、舞蹈班等，吸引众多青年人纷纷加入工会。以前舞蹈班的导师梁安琪小姐都是我介绍入会工作的。她教舞时非常严谨，是一位很有责任心的老师。

我始终认为，重要的职位应该交给有能力的人！就是因为工会内有一群热心奉献的工友，才令制衣工会有今天的成就。




将青春献给制衣业



郭倩眉／口述 萧洁铭／整理


     

在制衣工会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郭倩眉的身影。郭姑娘自1969年入职天虹制衣厂以后，便与制衣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由车位女工做起，1983年到了另一间制衣厂做指导员，任职车间管理，对制衣工厂的运作、工序都有相当的认识。1992年，郭姑娘转职制衣工会秘书至今。她所接触的人与事，都与制衣业脱不了关系，她见证了制衣业这几十年来的发展。


提督马路　生于斯长于斯


我叫郭倩眉，籍贯在广东南海，但我自小就生长在澳门，家在提督马路，在这里生活长大。我工作的制衣工厂也位于提督马路。结婚以后，居住地点也离提督马路不超过十分钟的步程，就像一直都没离开过这里一样。




郭倩眉在家中




澳门工友联合夜校第八届毕业生留影

过去提督马路有很多未发展的空旷地方，并且有很多船厂。附近也有一些木厂，把开采了的木头浸泡在海中，我小时候不懂什么是危险，曾与一群小朋友在浮木上玩耍。

小时候家境困难，我们七兄弟姊妹与父母，十分拥挤地住在一间房间内。当时还没有自来水供应，家家户户都要挑水饮用，我要帮忙挑水，也要做些粘火柴盒、压爆竹的手作，以帮补家计。

当时社会上，读书升学并不普及，我读了一年幼儿园后就停学了，一直在家中帮忙，长大后才有机会在夜校读书。在我们家，基本上只是供子女读至小学。但我真的很喜欢读书，中学时，我白天在工厂做些潮州刺绣的工作，晚上坚持到商训夜中学上课，不管怎么困难我都坚持完成了学业。




郭倩眉旅行留影


昔日制衣业吸引青年一代入行


澳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制衣业开始兴旺起来。学生毕业以后可以挑选的工作不多，因而很多中学生、文化程度高一点的人，都加入了制衣这一行业。我也一样，中学毕业后便投身制衣业。

入行前，要花几个月时间拜师学艺。我从“车直线”学起，师傅会给一些东西给我车缝，但这是没有薪水的，相当于帮师傅做工，不过也不用交付学费。学成以后，师傅介绍我进入工厂，找个车位工作。我正式入行的第一间工厂便是天虹制衣厂。

想进入制衣业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进入工厂当杂工，做几个月以后，就可以升上车位，做简单的“车直线”，而那是有薪水的。当初一些辍学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从低做起。以前就是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现在，读不成书的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尽管什么都不懂，但只要你入行，就有机会学习，工厂也会给予升迁的机会。过去有不少例子，工人由杂工一直升至车间管理。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加入制衣这一行业，这不仅不是什么厌恶性行业，而且工作环境干净，有很正常的群体生活，收入也不低。

今天的制衣工人以女工居多，但在当年，一些主要部门，如烫位、领部、裁床等，都只有男工。一件衣服最重要的是衣领部分，而上领这些主要的工序，就是由男工处理。在裁床方面，男工是判工制的；在领部，若工钱是每打一百元，则由领部的主管再分配运领、间领、上下级等工序，主管除底薪外还可以从中赚价，这也吸引不少男工加入制衣这一行业。

男工的特殊地位，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被女工取代。


在制衣工厂中度过青春岁月


我也很喜欢制衣工作。当时我们的工作气氛很融洽，工厂主管也很有人情味，我们工友当中有些人晚上还要上学，主管们就不用这些人加班工作。以前我们的工作时间只到晚上六点半，需要加班工作时才会继续。有的时候也需通宵工作，现在就比较少了。那时候还没有劳工局，工友全是本地工人，每天下午四点还有半小时的下午茶时间，工作是很快乐的。




郭倩眉与家人合照（一）

因为下班时间比较早，我们很多人晚上都会回工会参加活动，唱唱歌、跳跳舞，工会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旅行活动、篮球比赛等。我以前任职的天虹制衣厂也组织了一支篮球队，制衣工会也有几队，男女都会参加，还有乒乓球队，活动十分多姿多彩。

跟现在的女生一样，当年我们制衣女工们也喜欢打扮。那时我们一领到薪金，就会去烫发，裁布做衣服。六十年代的女工们是很少买衣服的，那时流行的唐装衫，多是自己缝制。我们还会相约到金冠酒楼品茶，金冠是间很有名的酒楼，现在已经歇业了。

我当时是工会在工厂内的联络员，要联络工人们缴纳会费、组织活动、动员工人加入工会。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




郭倩眉与家人合照（二）




郭倩眉与家人合照（二）

我都是为工会做义工，因为要走到每个车位上收取会费，所以难免有点影响自己的收入，例如别人一个月有一千元薪水，我只有六百元左右。但是我很喜欢做这些，也不介意。有一次，一个厂内高级主管趁我离开车位时，没收了我的梭子。没有梭子便车缝不了衣服，当时真是吓着我了，好害怕从此没有工作做。

梭子被收了，可是我每天还是照样上班，坐在车位上，主管看我有诚意继续工作，不是那些很冲动就辞职的人，加上管理我们的指导员为我说好话，我才得拿回梭子，继续工作。

这件事，是我现在跟昔日工友聚会时，大家互相说笑的话题。


制衣工人待遇的变化


昔日的制衣工业分淡旺季。每间工厂生产服装的种类都不一样，生产冬装的旺季便是夏天。我是缝制棉褛、雪褛的。天冷做天热穿的衣服，天热做天冷穿的衣服，工友们在酷热的夏天要面对一堆堆厚厚的、制造雪褛用的风棉。当时工厂还未装设空调，只有一些很大的“牛角扇”在吹，往往吹得人头晕。缝造棉褛的淡旺季十分明显，因为要在圣诞节前出货，年尾别的厂的工人有双饷，我们就没有，一、二月过年的时候就缺钱。

缝制棉织衣服的工厂，年尾就是旺季，因为生产的货要赶在夏天时销售。

到了淡季，我们经常要等工作，有时候一等就是几个月。那时候改行也不是那么容易，又没有什么散工做。对我们工人来说，淡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等待也是漫长的。

我们缝制的衣服，会运往世界上很多地方。刚入行时，我们车缝很多黑人穿的连衣裙，我们称为“咖喱裙”，这些是运往南非的。后来工厂也不接这些订单了，不知是否因为价钱太低。美国的订货单，价钱就较高，订的数量很大，每次都有一两万件的货。如今这些量大的订货单都改去了内地的工厂做，本地工人只能做些量少的订单。

现在澳门的工厂也改为缝制一些时新的衣服，一张订单只有几百件，还要分颜色、码数，就像车缝样板衣服一样，所赚的薪水也少了很多。

过去，一张订货单有一万几千打的货物，可以做两三个月之久。接到订货单后，就会分散到各个工序的部门，若一些工序不需要某部门，这部门的工人就要改为车缝另外的工序。熟手工人做得快，挣到的薪水就更多。

总的来说，我们对当时的薪酬还可以接受，工作得也很开心。

今天制衣工人的待遇比以前还要差。我们当时不但工作愉快，物价也没有这么昂贵，收入较今天稳定。以前的工作流程、所需多少时间完成，是可以计算的，出货的日期也很准确，但现在是一接到订单就要赶工，很短时间内就要完成，工作压力比以往大多了。

我们那时候很辛苦的，要工作十小时，回到家中每件事情都未做好，三个孩子又嚷着要吃饭，有时候我真的会扔煲、扔砧板发泄。当时我居住的房屋还要供款，三个小孩又要上学。为了生活，这些压力只能忍受，直至后来才慢慢习惯。

现在工作时间方面也加重了不少。一些较旺的厂号，每天要工作十至十二小时，对于一些除了工作还有家庭要照顾的工友来说，是一件很煎熬的事。


外地劳工在澳门


踏入八十年代，制衣工业迎来了它最兴盛的时期。虽然我们这批工人的下一代，已经不愿加入制衣这一行业，但这时适逢改革开放，有很多新移民入行，补充了制衣业所需的劳动力，聘请工人更为容易，工厂也陆陆续续开得更多。当时人力资源十分充裕，薪金反而不会减少，到了九十年代开始输入外地劳工时，才开始减薪。

初时外地劳工多来自江门、新会、中山一带，因为中山一带在缝制衣服方面很有名，特别是沙溪有不少人才。后来从那些地方招聘的劳工也不足够，工厂便往更北一些的地区招聘外劳，现在来自各省的都有一些。

因为外地劳工薪金较本地工人低，在工作时间方面也较容易控制，要他们加班，加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本地工人有时候就会讲些条件，例如晚上要上学、回家照顾小孩等。

外劳的输入是直接影响着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的。所以在今天劳工法修改的过程中，我们都要求政府削减外劳，把职位留给本地人。

尽管外地劳工威胁着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但当有外地劳工跟雇主发生劳资纠纷时，这些劳工都会来工会申诉。无论是本地工人还是外地劳工，只要是工人的权益遭受损害，工会都会给予帮助。

到了现在，因为制衣业的收入不稳定，外地劳工从事制衣业的人数大大减少了，本地法例又保障不了外地劳工，而澳门币也相比人民币面值低，所以他们宁可回乡，再重新申请来澳加入别的行业，也不愿意留在制衣工厂。


劳资关系的转变


以前的厂方较有人情味，在工厂大家可以说说笑，劳资双方有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商量。未有担任中间协调角色的劳工局及劳工法例之前，劳资双方有问题时，便要到前市行政局解决。我也经历过劳资纠纷，主要是跟厂方谈价钱的问题，例如工价不合理，工序比上一批更复杂，但价钱却没有增加，我们会组织一些工人跟厂方反映，工会基本上都不用派人来帮忙，而厂里工人懂得自己处理。厂方收到这些意见后，就会找一个工作速度中等的工人进行查核，车缝几天这道工序，若情况确实如工人们所说，便会应允工人加价的要求。

劳资双方通过协商，往往都能解决问题，以往的这种处理方法也使得劳资双方的关系没有那么僵持。

1984年劳工法出台以后，大家就依法办事，法例监管着资方、保护着工人。过去无法可依时，工人往往任由资方摆布，立法限制了某些无良雇主。当然难免有些厂方爱跟工人耍捉迷藏，钻一些法律空子，想办法减少工人收入，造成双方像斗法般斗来斗去。

我在工会，就是主要处理这些劳资关系。工作上我经常接触到工人投诉雇主的不合法行为，因为口说无凭，劳工局未必会受理，资方做得巧妙，使工人们很难找到他们的证据。遇到这些情况，工人们投诉较为困难，但这种不合法行为的确存在，只是证据不明显而制裁不了那些无良雇主，这时候，我们就会把情况记录下来，再由工会代表约见劳工局反映。




郭倩眉（右六）与工友旅游合影（一）

现在的工人们也变得聪明起来，有不明白的地方就会回工会询问，我们工会也会提供一些建议及法律咨询服务给他们。


制衣业成了黄昏工业


在我记忆中，制衣业以前在澳门经济中担当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人都是靠这一行业养活一家，很多更是全家都从事制衣业。

到了今天，在很多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澳门的制衣工厂陆续停业。我估计在这一两年内，八九成的工厂都会停业，余下的都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方法，如走向高档次与专业化等。制衣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要靠很大的一群人。现在很多厂商都对投资这个行业失去信心，不少资方改为投资饮食业等等。

今天澳门现存的工厂主要制造内衣裤、时款服装、牛仔和棉织品等。据我了解，目前在这一走下坡的行业中，生产出来的服装也向很多地方销售，同一款多张订货单中有几个客户，也有外地客缝制一些品牌的服装运回当地销售。其实澳门制衣的质量、手工是比较优胜的，因此有些客户仍然坚持将货物指定在澳门制造。


服务工会多年　获益良多


我在商训夜中学读书时，工会到学校招收会员，我那时生性好动，热爱集体活动，且目睹工会确实是很维护工友的权益，于是在1969年便加入了工会。

起初我只是担当工会的义工，1992年，我转职工会秘书，之后曾任常务理事，现任工会专职秘书。

工会带给我的，不仅是多种多样的活动，也带给我学习的机会。我最初不懂劳工法，通过学习，以及多年经验的积累，现在我掌握了方法，可以独立处理劳资事件。我往往会先了解工厂的情况，对无良厂长、雇主采取强硬对待的态度，但对于声誉良好的工厂，我便会先跟工友谈谈，提出建议方案，希望能够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事件。




郭倩眉（前排中）与工友旅游合影（二）

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能够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人，对于我来说，是很快乐的回忆。

制衣业曾在澳门发展的历史上占有过重要席位，尽管我不再是制衣女工，但我一直身在制衣工会，仍然关注着这个行业的状况。我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参与着制衣业的发展，见证着制衣业的历史。




盛衰纵难留，唯有情永在




     

岑笑容／口述 骆嘉怡／整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澳门手工业大盛，而制衣业刚起步不久，还没有盛行；刚小学毕业的岑笑容在那段时间开始学师，进入制衣业，从而开展她充实美满的人生旅程。

我叫岑笑容，1955年出生于香港，随即跟父母回澳门生活。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便离开人世，我和父亲、弟弟可谓相依为命，甘苦与共。由于家庭生活环境比较贫困，我几乎要被送到孤儿院里。

我刚小学毕业，就正式到外面工作了。但那个年代，有些比我年纪小的都会出来做事了，七八岁大，只要工厂愿意聘请，都可以做童工。其实不是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喜欢读书，而是家庭负担沉重的问题。

我虽然是十二三岁出来做童工，但七八岁时已在家里穿珠子。我小时候的玩具不多，最大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女孩子呢，会用一些碎布自己去做公仔，然后再造一些衣服给它穿。小时候这个给布娃娃造衣服的游戏，是否预示我日后进入制衣业啊？


学师的日子最美好　师姐妹同求手巧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进入工厂前要学师，这是私人式的，工厂会发货单给这些私人或家庭式的学师中心，师傅就不同衣服的造法，来教授学徒不同的技术。当时澳门有好几个这样的教造衫的师傅，而每一类衣服，包括雨衣、牛仔、机恤等，都属于不同的种类。至于学什么款式，要看师傅接了什么货版回来，以后再分门别类地教我们。

学师阶段用的不是摩打衣车，而是那种用皮带去拨机上的轮，然后用脚踩踏板的脚踏衣车。据说当时的工厂用的多是摩打衣车，但学师时是从最基本的学起，用的是这种旧式的脚踏衣车。




岑笑容（前排左一）与服装模特合影

一般而言，学师三个月后，便可以到工厂里做一般的工作。那个时代大部分工厂都是一件衣服由一个人完成的，叫“成件起”。现在“成件起”则算是高级的工种了。

那时候什么都是手工的，结蝴蝶或花边，全都是手造一件一件钉上去，不像现在机器化，又有不同部门去配合。例如说睡衣或旗袍，手袖位那条细细的边都是手工做的，剪裁好后，还要做到如同今天机器成品般的笔直，而且沿边平衡才叫合格，这些都是比较细致的工作。

学成师以后，我也时常返回师傅那边帮忙教师妹和继续学习，与师妹们分享经验，与她们一起去做，引导她们掌握技术。我们师姐妹关系很融洽，到我结婚时她们都争着要做姊妹，玩得很开心，有一个连眼镜都打破了。

到了师傅诞，几乎所有师姐妹都会跑回来跟师傅庆祝，一起做饭，做小食；到了七姐诞，我们一起拜七姐，由于是女孩子，所以都是求手巧。

我学师那段日子最开心，因为大家好像一家人般，感情很好，而且不会担心做不出成品，或者做得不好，今天做得不好，明天便会学好，大家彼此间亦不会计较些什么。与师妹们分享经验，帮助她们解决问题，令我很有满足感。


小节见真义　每一步都是关键


其实造衫造裤，原理都一样。以一件普通恤衫来说，师傅造了一个纸样出来，便需要拉布，裁剪以后便发到车间。裁片布料拿到后，首先要用平车来做好缝位，缝好以后，前后两面拼起来，便需以钑骨车来钑骨、上袖、埋夹，然后才可以再做袖口、脚等。至于领部则需要钑好整件衣服后再做。一切完工以后便拿去打纽门、开纽门、钉纽等。

现在什么都机器化了，以前却什么都是人工的，就连钉纽扣都是手工的。完成后便交由后整复检部去检查成品是否合格，合格以后便交由烫部烫衫，经包装便可以出货了。




岑笑容（右二）活动留影

我这样介绍是很笼统的，当中的细节其实很多很复杂。例如说做领，先裁了两条领出来，以后还要找配料做中间的“朴”，这样领才能硬一点。夹了朴以后再用烫斗烫，再另外用机器或模去“反领”，才叫基本完成。然后加其他配料、画线等，剪裁好，再做一个细节，就是画好相对的位置，才可以上在领口上。

每个小节都必须一丝不苟，如果随便去做，不够细致，即使衣服完成了，但衫领亦会因不对称，歪到一边去，而没法交货。

所以说每一个部分其实都有里面的细致，听来好像很容易，但真做得好，实在要下一番苦功。

除了“上领”这一环能小中见大以外，车膊位也是一个不易掌握的技术活。大家都知道，衣服是前后两面做好，再车膊成一件衣服的。但是膊位不是平的，而是两边拉长或斜的，所以车膊时如果两面不同，用力不均衡，车线时便会使它褶皱，长短便会不一。不要以为膊位车不好可以靠剪裁来掩饰，因为纵然衫脚能裁平，但领位还是不能上得平衡。

表面看，做衣服是每个步骤分开来做，但每个步骤始终环环相扣。一步出错，整件衣服都会被拖垮。所以学会如何放松双手、掌握力度非常重要，但这又较难学习，必须靠反复练习。

不同服装都会有不同难处，至于要如何掌握，靠的都是练得多。内衣裤、婴儿衫、大褛等，造法是比较复杂的，我都做过。如何掌握方法，必须逐步逐样去揣摩。新的东西在初学时都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会跟师傅一起商量，自己再碰碰钉，便能掌握要诀。

其实车裤或车衫原理都一样，重在是否理解衣车的原理，以及如何控制手力，让底面两块布相协调。

凡事都需要慢慢去学习和领会，以及多问、多听。我是个好奇心较重的人，遇有不明白的东西一定会问到懂，这样会使自己学得更多。




岑笑容（右）与友人晚宴合影


生活再苦总有快乐时


从六十年代的制衣业走到今天，工厂的变化很大，由最初的小工厂，工人“一脚踢”，什么都做，到后来较大型的工厂，分门别类设部门，甚至专做恤衫或西裤、棉织等。衣车方面也越变越专，更讲究、更专门。工厂添置的机器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高，工厂的面积也越来越大。衣车最初用的多由日本进口，到后期也开始使用内地制造的。




岑笑容旅行留影

工厂分部门是很后期的事了，车袋、车直线、钑骨等都会分开。我入行时也有一些大厂会细分，但我做的那间是中型厂，整件衣服都是自己一手一脚完成。

七八十年代，我工作的工厂分两季衣服去做，天冷做泳衣泳裤，在工厂上层做；夏天做灯芯绒的衣服、牛仔等，是在工厂的下一层工作。当时上半年工作一定很赶，因为要出口泳衣到外国，常常加班加到很晚。那时劳工法尚未普及，全凭雇主雇员之间的口头协议，真正是将心比心；所以老板好，员工做事便更加有干劲。

我们做泳衣泳裤时，一天可以做很多，如泳裤，可以一百多二百打，因为工薪是按计件数的。通常我们一早回到公司，便把衣料拿好放在衣车旁，自己周围便被衣料包围着。我们一般都很勤快，由于常加班加到十一点，不回家吃饭，会叫外卖或者包伙食，随便吃一点便继续赶工了。

我们工作虽然忙，但车间气氛总是融洽的。那时工作很开心，由于工厂规模小，大家感情都很好；上班时一起听歌、唱歌，比较轻松。而现在的工厂模式较紧张，订单量较少，质量要求很高，款式也变得快。其实，八十年代已开始有这个趋势，有一阵子流行车花，过了不久，又变成流行车打条，然后又丝质等，款式常常改变，要求也越来越多。


国际风格


澳门制衣业兴盛时，法国设计师们会专程赶到澳门，厂里就让我和师傅陪着她，设计好款式后便让师傅裁款出来，让我们立即造出来，待设计师看了成品，觉得满意，便下订单。

德国、美国等地的设计师也有过来，由于外国女性身材变化比较大，下订单时要求的码数也较多，八个至十多个码数不等，加小、加大、加大大等都会有。

欧洲、亚洲地区的客人下订单时，尺码要求明显不同。但即使外国人身材较健硕，也会分“miss组”和“mama组”，“miss组”的尺码有时也合我们东方人穿，但“mama组”就不行了，大了很多。


风光不再　盼知音者相承


制衣业曾是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之一，八十年代中更是它的全盛时期。踏进九十年代，制衣业渐渐走上式微的道路，原因莫过于市场不稳定因素，如订单小、数量少、款式多、要求高，种种因素令制衣工人收入不能应付日常生活开支。收入不稳定，导致青年人不愿入行。纵然青年人有兴趣，但各方面的生活要求越来越高，社会不断进步，青年人读书，中学毕业后也差不多二十岁了，再从头去学这个行业，刚学得来便要结婚组家庭，而且做这一行收入又不稳定，哪有青年人愿意这样？所以即使做衣服，都是做给自己穿。

至于我们那个年代，社会整体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环境也较差，孩子读完小学已经很好。当时社会上也没什么工种，企业未发达，文职秘书的职位不多，而制衣业学师三个月便可以赚钱，有些更不用学师，直接到工厂当杂工，慢慢学上去，所以很多人入行。

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很多内地同胞来澳定居，澳门制衣业的外国订单渐渐增多，行业逐渐兴旺，人力资源需求大增。当时，新移民来澳的老少妇女为数不少，又由于当时工厂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分部门的年代，懂车直线的便车直线，懂造什么部分的便造什么部分，不要求学历或经验，所以理所当然地吸纳了这批新进的人力资源。这样整个制衣业便开始了它的全盛时期。

九十年代，澳门制衣厂纷纷北移，直接使澳门制衣业走向低谷。订单日渐稀少，伴随着制衣厂的不断迁走，有订单时也会开通宵，无订单时却不知要坐多少天，真正是“好天揾埋落雨柴”，可能今天能赚上百多元，到明天只得二三十元。每当开新款，未掌握做法，做得慢，工资便会跌得较低。上上落落，十分不稳定。

制衣业好景时，政府规定月薪达一千元的要纳税，我们都可以纳到，反而到现在是纳不到了。

讲到制衣业的传承，我不期待它会重新蓬勃，但希望青年人能延续制衣这门手艺，毕竟制衣可以有很多变化，只在于青年人有没有这个心和时间去钻研。青年人有自己读书与工作的压力，但在课余时间需要轻松的兴趣去抒发压力，做一些小手作，或者DIY服饰，朋友生日时亲手做一件东西给他们，不仅心思不同了，也会令你手上这件衣服变得独特，令自己有成就感。


工会是我第二个家


说到制衣，一定离不开我们制衣工会。制衣工会在1958年成立，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式加入的。记得刚入行时，我常参加工会的活动，到旧氹仔码头（即现在的海事博物馆）乘船到路环的竹湾野餐，我们自己带米带炉具去野炊；之后我陆陆续续也参加了工会的裁剪班等。到我正式加入工会，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参与理监事工作，其实很感激工会给予我许多学习机会。

制衣工会历来以维护制衣工人福利为己任，历年来解决了不少劳资纠纷，尤以工厂北移时期处理欠薪事件为多。当时大部分理监事成员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但只要工会有事，或者有人前来求助，大家都会尽量抽空回来帮忙。

我是协助的角色，负责统计工厂中有多少工人需要追讨薪金，集合相关数据转交劳工局处理。成功个案很多，工人们会开心地回来告诉我们：“追讨成功了！”有时我们会建议他们一起搞联欢派对，团结工友，于是济济一堂，大家各自做一些小食回来，气氛越见融洽。

制衣工会是我的第二个家。我很喜欢工会，与成员们一起做事，商量会务，事前事后的工作，大家都很认真投入，同心协力去做。大家都希望工会好，未来有新的发展。虽然行业式微，但工友们还是很有归属感，希望工会能发展到像小区般。

劳资问题、工人权益是工会工作首位，但近年来也在空暇时间设计了不少青年人的活动，例如历奇训练，是给予青年人进入社会或大学前的心理辅导；在妇女服务方面，我们办兴趣班，如排排舞、社交舞、卡拉OK、中国舞、健身操等。

我希望工会的发展朝着多元化方向前进。

我十三岁开始投身制衣业，晃眼便是三十多个年头。回首几十年的制衣业，盛衰之间，难得人情从未改变。




活出彩虹



简建玲/口述 方茜/整理


     

简建玲，大家都叫她简姑娘，从事制衣二十多年，见证着澳门制衣业的兴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她，曾在农村度过了一段艰苦而难忘的青春岁月，她凭着乐观坚毅的精神，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现在是澳门制衣工会的副理事长。


服务精神　自小建立


我叫简建玲，1956年出生于广州，七十年代末移居澳门。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小时候我跟随父母，居住在广州市中心一间半木屋旧平房中。政府后来要求将木屋改建为砖屋，改善居住环境以及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我们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都很艰苦。在六十年代，由于物资短缺，国内实行计划经济，一切生活用品、食品都需要配给。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很早就学会自立，打理家务，并且照顾家庭，一家人融洽地生活在一块。

我妈妈勤劳善良，白天忙于工作，下班回家，放下家务，就挑灯读毛主席著作，直至深夜。母亲热爱祖国，工作认真，学习积极，被单位吸纳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一次，母亲下班回家，还未吃饭，就接到上级指示，马上要回单位参加学习，由于奔波劳累，第二天我母亲心脏病复发，卧床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那时候，单位为我母亲举行了追悼会。




简建玲（前排左三）与工友合影




澳门回归日，简建玲（前排左一）与朋友一起参与庆祝活动

我小时候在广州市蟠虬南小学读书，那时候是“文革”期间，提倡“破四旧”“立四新”，便将庙宇改建为学校。由于庙宇残旧，活动空间狭窄，我们六十多人在一间课室，显得特别挤迫。

我虽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受教育，但还是努力学习。我们组织学习小组，同学间互助互勉，老师们放学后还会到各学习小组辅导家庭作业，到学生家中家访，师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简建玲（中）与托儿所小朋友们在一起

我们经常利用假日与同学到街道的居委会，教街坊和长者学习写简单的字，也到街上维持交通秩序、打扫街道卫生。

我小学的启蒙老师是张素玲老师，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优秀，常常协助老师担任一些班务工作，因此得到张老师的宠爱。

但是有一次，我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那时我带领一帮同学到河边捉鱼，很晚才回家，家长们非常担心，有的回校查询子女是否留堂，后来有同学告诉老师是我带头去捉鱼，我被老师召回教务室狠狠批评了一顿。我当时很不服气，一副被委屈了的样子，张老师耐心分析事件的危险性和严重性，我才明白过来，作为班里的骨干，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恃宠而骄，要起先锋模范作用。




简建玲与家人旅游留影

老师短短的几句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亦是激励我今后做人的准则。

小学毕业后，我到广州市第四中学就读，全国正掀起“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热潮，发扬雷锋勇于助人和热爱集体的精神。雷锋精神对我影响很大，我们星期天放弃休息，组织同学回校搞清洁，积极参与课外活动，组织宣传队，经常到街头表演忠字舞，朗诵毛主席诗词、语录，还曾被邀请到广州文化公园中心台演出。




简建玲与丈夫儿子合照


面对逆境　无怨无艾


中学时期，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生以学习为主，并要兼学工、农、兵，必须到工厂、农村和部队学习、实践各方面的知识。我也因此下厂锻炼。在针织制衣厂，我经历了各部门的实践，对制衣业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对我日后在澳门制衣业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初中毕业后，我们响应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怀着满腔热情，来到农村乡间，想干一番事业。




简建玲（后排左一）参加制衣工会36周年联欢宴会

我们到了陌生的环境，举目无亲，住的是牛房，喝的是井水，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我们要上山砍柴草，筑水库，建堤坝，对于一个城市长大的姑娘来讲，确实是严峻的挑战。

七十年代末期，随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获政府批准，我来澳定居。为了梦想，我勇于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工作勤奋　积极负责


我一人独自来澳，居住在姑姐家中。由于人地生疏，我便跟随姑姐到式雅制衣厂工作。这个厂是一间旧式工厂，三层高，有两百多个工人。当初我的工作是剪线头，日薪十六元，后来因为很多衣服出现次品，需要织补，所以我转为织补工作，日薪二十五元。




简建玲（左五）参加工联45周年联欢晚宴表演

为了改善生活，必须要有一技防身，学一门手艺，才能生存。因此，我努力跟师傅学习织补，经过刻苦学习，我很快便成为一名熟手技工。

由于工作勤奋，我得到上司信任，当上了后整部指导员。后整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对衣服质量进行检定、包装、落货等，产品是输往外国的品牌，每件衣服都需要经过后整部门严格检查后才可以出货。




简建玲（右四）与工友旅行留影

那时我们工作量很大，工友间需要讲求团队合作，因为我还算是人缘好，所以有号召力，工友们都听从我的工作安排，很多时候都加班加点，务求将工作完成。能够跟工友们融洽相处，我很开心。虽然每天工作十小时，但我们工厂福利好，每月除了稳定的薪金外，岁尾还有双粮、花红、炮金、勤工奖、加班津贴等，老板与员工关系也很好。

后来工厂订单减少，工友开工不足，收入也随之减少，直接影响制衣工人生活。另一方面，很多工厂需转移至内地发展，工序外移，工厂掀起一股裁员潮，澳门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失业。


服务工会　团结工友


我于1993年在安泰莱制衣工厂工作时，跟随我姑姐加入了制衣工会。

制衣工会是工友们的大家庭，工友要维护自身的合理权益，必须要加入工人组织。由于有的工友对工会认识不深，我就向身边的工友宣传工会的维权功能、服务宗旨等，让更多的工友认识到加入工会的重要性。经我介绍，已经有一百多位工友加入了工会。

只要有空余时间，我就联络工友，义务参与工会会务和活动，例如亲子活动、联欢、茶会、户外烧烤等。又跟工友参加很多社会庆祝活动，如香港回归大型晚会、澳门回归活动、友谊大桥开幕、工会周年会庆、立法会选举、扶贫救济等，大家都留下了很多愉快回忆。

一些工友有心事、有困难，都愿意向我倾诉，我也都乐意第一时间帮忙，为大家服务。能够为工会、工友办实事，助人助己，获益良多，我得到快乐和满足，亦丰富了自己的人生。

加入制衣工会至今，工会给了我很多学习的机会。1993年，我与工联很多资深工友到北京交流实习；2002年，我在托儿所工作时，参加了社会学大专培训班；2005年，又进修本科班；2008年9月毕业，完成了六年的课程。我很感激工会。

1993年，我成为制衣工会的理事，1996年被选为副理事长至今。

身为副理事长，我就要肩负起这个使命，不遗余力推动会务。

虽然工作忙碌，但是我也非常关心和爱护家人，孝顺婆婆、尊敬丈夫、爱护子女，重视与家人的沟通和相处。我丈夫是一位敦厚、老实的归侨，他对我的工作从不抱怨，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使我没有无后顾之忧，专心为工会服务。

我现在任职工联望厦托儿所。小孩子们的天真可爱，带给我很多快乐。借工作之便，我也积极推动家长加入工会，壮大工会力量。




在制衣极盛时离开




     

杜艳芬／口述 谭佩如／整理

外表看来还很年轻的杜艳芬，原来已过不惑之年，在她成长的历程中，制衣业只占据了她人生的十多年，她选择离开正值兴盛时期的制衣业，但对于当年的工作情况依然记忆犹深。


平凡的童年


我叫杜艳芬，出生于澳门。小时候，我与父母和两个弟弟居住在下环街席里围。父母都是工人，我们家庭生活环境并不富裕，过着简单平凡的生活。

我们小时候没有太多物质可供玩乐，放学后，经常与左邻右里的小朋友们一起模仿生活中的小事。我们会“煮饭仔(煮罉仔)”，其实用一些塑料餐具，聚集在一起模仿煮饭、用餐。还有我们会扮演粤语长片中的角色，我披着大被扮演女侠，他饰演奸人坚，三五成群玩红绿灯，玩“兵捉贼”，“点子兵兵，点子贼贼”的声音，街头巷尾，随时可听。

除了欢乐的游戏外，我放学后会做一些手工帮补家计，例如穿珠片、穿塑料花等，那个年代，澳门的老老少少都可以参与这类外发加工的手工，各家门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赶工。

我的童年，和大部分小朋友一样上学、读书。我在下环浸信会上学。当年社会教育资源较差，很多人都认为拥有小学毕业证书便足够，我是长女，所以小学毕业便出来工作赚钱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必经阶段，在当时，小学毕业甚至未毕业就工作，是很普遍的。


话说当年制衣


制衣业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这是我投身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小学毕业后，在街坊介绍下，我进入正值兴盛时期的制衣业。当年制衣业非常兴旺，基本上每家每户必定有人从事该行业，只要有朋友介绍便能加入制衣厂，十分容易。




杜艳芬（左一）与工友合照

我最初投身的工厂名为德祥制衣厂，位于下环一带的工厂区。我入职时是一名杂工，工资每天仅为六元。不久就转为车位，当时车位所用的衣车已转为效率较高的电动摩打车。我负责的是领位，工作时还算轻松，工资以每打为单位计算，按劳计酬，多劳多得，我每月工资大约为数百元，转为熟手车位后，工资亦随着提升。

我们工作时间是早上九点至晚上六点，由于当时订单多，工作很忙碌，为了赶货，我们经常会加班至晚上八点多。有些工友为了养家糊口，更自愿要求加班至更长的时间，希望能赚取更多的工资。




杜艳芬（右二）参加工友生日会

我当时参加了晚间课程进修，为了加班，时常也会自备晚餐，有时也要求提早下班。我一手挽着食物，一手挽着书包，便赶路了。加班在当时的工厂是经常的事，如果有一天下班后，还能看见阳光，我都会好高兴。

虽然制衣工作很忙碌，但工作中我们经常与一班同事们聊天、说笑，十分开心。德祥制衣厂每月有两天假期，每隔两星期会休息一天，我们都十分珍惜假期，经常会聚在一起举办或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如烧烤、爬山、看电影等，加深工友之间的友情。

德祥是一间规模很大的工厂，有很多部门，每一部门都有专门职位，当时约有数百人，任何年龄层的人都会出现在工厂工作，而青年占据比例较大。不同年龄、不同技术的人，负责不同的部门和工种，是一套流水式的工序，例如：年长的或没有技术的负责剪线头、杂工等，中青年负责车缝等，而熨位、裁剪、包装等大部分由男工负责，因此工厂内亦有不少男工。曾有一段时间，男女工的比例是四比六，所以不要以为制衣业是只属于女工就职的行业，男工也愿意为制衣服务。

记得当年有种很不成文的风气，在某些按时计的工种上，尽管男工与女工工作范畴、时间相同，但男工的时薪总比女工高，这种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现象都是有的。


从制衣转型至文职


七十年代末，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澳门厂商开始逐步输入较廉价的内地劳工，甚至有些工厂辞退部分本地员工。当时我意识到工作危机，认为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早晚会没有生存的空间，于是便计划转行。

尽管当时制衣业还很兴盛，同事们也舍不得我离开，在依依不舍的情况下，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工作十多年的制衣业。

离开了制衣业，我开始向其他行业发展。我应征了一份接线生的工作，试用期未满，就被升为人事行政部文员。这是我第一份文职工作，但薪金不及在制衣厂工作时。当时我家人及朋友质疑我这个转变是否正确。由于我的工作地点在路环，每天上下班的路途非常遥远，而这时正值一间新开的计算机植字排版公司聘请中文输入员，我正想换工作，于是顺理成章，转移到澳门工作。当时计算机中文输入并未普及，我加入了排版公司后，公司免费培训我们使用中文输入法，学习计算机排报纸、排书刊等工作。

工余，我报读了一些晚间课程，增加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短短几年间，我由中文打字员晋升为经理。2006年，我转到另一集团工作，任设计公司的营业主任。


与工会结下不解缘


我投身制衣业不久，便跟随同事们参加工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如聚餐、旅行、学习会等。那时工会已改名为制衣工会（原名为内衣工会）。

以前工会给我的感觉较保守、老套，因此我参加了一段时间后，便没再返工会。若干年后，工会随着社会改变，与时俱进，开创了一些新颖的班组，例如化妆班、吉他班、社交舞蹈班等。我从工友口中听闻工会的新创意，便报读了吉他班的课程。

重返工会，感到虽是老地方，感觉已不一样，不再老套、落后，而变得较贴近民生，小区化、生活化了。我加入了理事会，先后担任了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等职务。2008年会选中，我被选为会员大会主席。虽然我多年没有从事制衣行业，但是工会还是我的家，我愿意尽心尽力为工会、为工友服务。

参加工会、小区的活动，我体验到义务工作对社会的意义。我在工会的鼓励下，担任了编织班、绢花班、手工艺班等班组的导师，并且与友人合作，参加由制衣工会及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合办的第一届车缝技术比赛，取得了恤衫组冠军。




1982年，杜艳芬（左三）在工会进行表演

更有很多机会，让我学到策划、主持及处理各类活动的技巧，为我在日后担任工联青年委员会及特区政府青年委员会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书到用时方恨少


除此之外，我的最大收益，是明白书到用时方恨少，意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曾经有一件小事，却如警钟般惊醒了我。有一次，一班工人因劳资纠纷，需要工会帮助，当时秘书正处理另一劳资事件，一位较年长的工友找我帮忙做会议记录，因为她不识字。可是身为理事的我，竟然也不懂做记录。我感到很害怕，更觉得相当惭愧，于是我下决心在职兼读，持续进修，增值自己。




杜艳芬在工会联欢会上致辞

转文职工作后，我这种“能力有余，学历不足”的感觉更加强烈。后来我以尝试的心态“越级挑战”，报读了华南师范大学与澳门业余进修中心合办的中文专业学士学位课程。历经五年的艰苦学习，我于1999年本科毕业，取得了学士学位。现在我写论文也不在话下啦。


任职工联青年委员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工联筹备成立青年委员会，成员都是各基层工会的青年职工。制衣工会推荐了我，于是我担任了第一届工联青年委员会主任。

在十多年的工联青委工作中，我先后被委任为特区政府青年委员会委员，广州市青年联合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澳门区特邀委员。可以说，这是我人生道路的速成进修班。我要面对团队关系，处理各项突发事情，策划各类型适合青年职工的活动。

我认为澳门的青年人，对自己生长的地方，耳熟而不能详，所以我发起举办以认识澳门为主题的乡土教育活动——“澳门游”，邀请对澳门历史有资深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做向导，开讲座、办展览，激发青年人热爱祖国，热爱澳门。

我们工联青年委员会多年来还与澳门多个青年团体合作，举办纪念“五四”青年节等大型活动。我很珍惜与各委员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很难得的发展个人潜能的机会。如果人生是一本书，我的这段日子，就是色彩斑斓的一章。




杜艳芬创作的国画《富贵满堂》

我现在担任工联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一如既往地为工人事业尽着一己之绵力。


言谈制衣　感慨万千


我离开制衣业将近二十年了，眼看着制衣业由兴盛步向式微，感慨很多。

制衣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成本低，需要大量工人，当年在澳门，每家每户必定有子女从事制衣，是一枝独秀的行业。可惜好景不长，珠江三角洲开放市场及邻近国家经济改革后，澳门再没能力跟内地和其他地区竞争，结果在澳门设厂的香港分支，纷纷向内地或其他地区迁移。

幸好不少行业在澳门相继兴起，工人们亦转向其他行业发展，本地人在制衣业占据的比例逐渐下降，制衣业也走向黄昏。

曾几何时，一名熟练的制衣工人与文职人员的工资相比，可高出近一倍，即使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亦不介意投身制衣行列。不过，那时我眼看大量外地劳工来澳谋生，尽管制衣业仍处于兴旺时，我还是选择了工资较低的文职工作，当时很多人说我很傻，但时间却能证明一切。

制衣业在澳门已大不如前，但是我尽心尽力为制衣工会服务的初心不改。我非常感谢工会提供给我很多的发展机会，让我能从中学习，开阔视野。

我希望有更多人士能到工会协助处理会务，发展小区活动，发挥义工精神，自觉做到对社会责任的承传。




从工人到雇主




     

吴淡坤／口述 陈达尧 易佩珊／整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澳门的经济并不像今天般繁荣，家境困难令很多青少年被迫弃学而踏入社会工作。吴淡坤为了家庭，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由工人、学徒、厂长至雇主，坚持着一颗忠贞不渝的心，令他在人生旅程中走出了自己的路。虽然也有苦困的时候，但吴淡坤仍能抱着一颗坚毅的心。


小当家


我叫吴淡坤，1953年出生于澳门一个清贫的农家。我有十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二。小时候常带领着弟妹们一起下田，帮父母种禾种菜，减轻家庭的重担。

因为家庭的经济条件不理想，我在菜农子弟学校读书，还未完成小学课程，便不得不投身社会。我十五岁那年，在沙梨头的一家“补呔”工场里开始自己第一份工。

刚刚踏入社会，我感到很吃力，每天从早上八点半工作到晚上七点，月薪只有三四十元，到后来才有五十元。在当时来说，五十元的工资已是一个很不错的收入。虽然工作艰辛，但那时候我还年轻，有气力，辛苦一点没有关系，就是抱着学习和长见识的心态去努力工作。


从学徒至厂长


两年后，我转行到二龙喉公园附近一家冠华制衣工厂当学徒。那时我上至裁床，下至扫地，什么工作都要做。工作时间从早上九点至晚上十点，食宿都在工厂里，每个工友下班后就回到自己的床铺休息。月薪仍是五十元。

无论从事“补呔”还是当制衣学徒，我都能与老板保持良好关系，与工友也相处融洽。三年后，我又转到另一家工厂工作。由于这几年累积的经验与付出的努力，并且工作认真，人际关系良好，我获聘为该厂厂长，月薪上升至千多元。




吴淡坤（右一）与友人合照


苦苦耕耘得硕果


经过多番努力，三年后，我带着先前在工厂学得的工艺，在三盏灯开设了长城加工厂，专门负责捆条工序。“守业难，创业更难。”我把加工厂取名“长城”，主要是觉得“万里长城”有好彩头的意思。

开厂初期，由于一切未上轨道，我只能独力打理。后来收入渐渐增加，经工友们的共同努力，我才能添置新器械，增聘员工，该厂规模逐渐扩大，为我在通利工业大厦创办工厂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我的成衣生意主要来源于内地，香港也有小部分。当时我们遇到的困难，部分是工作量太多，人手不足，另外还有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要成功打理一间工厂，必须付出努力，多劳多得，而且要亲力亲为，力不到不为财。




吴淡坤（左一）游玩留影




吴淡坤于迎客松前留影

时至今日，在制衣业逐渐式微之时，我的工厂基本仍可维持下去。在制衣工厂业绩最丰厚的时期，我的工厂最多有七八十名员工，现在还有五六十名，本地和外地的都有，其中外劳占的比较多。外劳的月薪为五六千元，本地员工视其从事的工种而定。


感恩


转眼间，我从事制衣行业将近四十年，由一名杂工成为制衣厂老板，当中有苦有乐、有喜有悲。我至今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为制衣行业付出仅存的力量！

我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并不一定会继承父业，但是我非常感谢每一位家庭成员，感谢他们在背后对我事业的大力支持。我与妻子是在长城加工厂工作时认识的。结婚后的生活，比结婚前好。妻子不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都帮了不少忙，家庭的经济环境渐渐好转。

我的兄弟姐妹，有的已离开澳门生活。回忆起从前，现今小朋友的生活和从前我们的生活比较起来，可说得上是相差天与地。现在的小朋友拥有的物质相当丰富，真的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小时候，想有一件玩具都是奢望，也没有什么玩乐。但是我也庆幸自己能拥有一个上学的机会，有一个学习知识的权利。

随着制衣业的式微，加上很多工厂都因成本较低而转用机器制衣，导致制衣工人的收入很难得到保障。现在制衣工厂已很难经营，我也打算将工厂出售。

虽然不打算再从事制衣业，但我还是坚持出外就业。在空余时间，我也会参加制衣工会的一些活动。




选择校车的大半生




     

黄年根／口述 方茜／整理

当了四十多年校车师傅的黄年根，因为澳门制衣业步向式微，也渐渐退出制衣舞台，但他选择乐观地面对行业的衰落，乐天知命，坦然面对一切。


家境优裕


我叫黄年根，1940年在番禺出生。我原名叫黄绍明，因为私渡到香港，申请身份证时改用了黄年根这个名字，之后在澳门申请身份证时便沿用了这个名字。

我家中共有十人，有两个母亲、两个姐姐、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因为我家是经营海产的，因此十分富裕，生活环境很好，我闲时经常和邻居小孩一起到河中游泳，偶尔去踢足球、踏单车。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在香港做生意。

我在番禺小学读至四年级后，到香港读了两年夜校。在番禺就读时曾加入“少先队”，“少先队”的使命是保持同学们的品德，以及教育同学爱国爱校。小学只有三本用于上课的课本，珠算、中文和数学，当时并没有英文课。

我十二三岁时，和几个哥哥一起私渡到香港，通过朋友的介绍，任职制衣中“纽门”的“包头”，每天工资有十多元，而当时当杂工的只有五六元。“包头”的工资是不太稳定的，多的时候一日可以有四十多元的工资，当时叉烧饭只要一元，所以我的生活还算不错。


校车的回忆


我二十岁时来到澳门，一开始也是从事“包纽门”，几年后就转职调校衣车。我首次工作的地方是一间小型工厂──式美制衣厂，位于白马行附近，这间厂只有二十多部衣车。那时候我一边“包纽门”，一边调校衣车，月薪大概是七百元，有固定收入，生活也算不错。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开始上班，平日五六点便下班，加班则会到十二点左右。




黄年根校车工作照

最初制衣工厂还是用脚踏衣车来制衣，之后因为工具不断改进，慢慢便转用电子衣车。那时式美制衣厂环境较差，用的都是旧式衣车。脚踏衣车比较容易修理，只需千元左右，车衣效率较高的电子衣车较难修理，维修费用也高，要万多元。

在式美工作两年多后，我来到恒河制衣厂工作，一直工作了十九年。




黄年根的恒河制衣厂工作证明

恒河是一所较大的制衣厂，至少有两百部衣车，制作的都是较高级的货物，如真丝、西裤等。我刚到恒河制衣厂工作时每月便有两千元工资，到工厂停业时还有超过一万一千元的工资。

恒河制衣厂停业后，我转到拥有数十部衣车的力克制衣厂工作了三年，月薪八千元左右。

每一个制造不同类型衣服的部门，所用的衣车都不同，所以修理每一款衣车都需要有不同的技巧，有时还要把衣车拆散，重新组装。有些衣车，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才懂得如何修理。我有时碰到难修理的衣车，还会和工友一起研究，甚至研究一整天。

当女工车出的货物有问题时，我们就要重新调校她的衣车，如经常断线、跳线、车出的衣服有皱纹等，我还要教导车工如何车衣服、用什么手势来车衣服。衣车对车工的收入影响甚大，可说是“车停手停口停”，所以我们做技工的，都会尽快修理好衣车，不能的话便安排另一部衣车让她们先工作。

机龄越长的衣车越容易坏，越先进的衣车坏的机会越少。因为内地的衣车款式较旧，所以当内地的厂房有不懂如何维修的衣车，我们作为技工，便会到内地协助修理。

校车师傅的工资算是很高的，是继厂长、裁床师傅后第三高的工资。每修理好一部衣车，都会带给我很高的成就感，还有老板的信任和员工间的感情，令我工作得很愉快。


光阴不为人留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的视力也开始变差。所以虽然曾有人请我到越南从事校车工作，月薪有两万元，但是我担心卫生环境的问题，加上自己的身体已不比以前，便没有答应到那里工作。

放弃从事制衣业后，我转职从事大厦管理员的工作，已经五年了。现在澳门的校车师傅只剩下不到十个，在大厂工作的校车师傅也只有两三个，有的为了增加收入，他们会同时做三四间工厂的工作，月薪才可升至万多至二万元。现在校车的工作已很少人愿意从事了。




兴趣延续制衣梦




     

洪咏君／口述 杨慧妍／整理

转眼间，澳门的制衣业已发展了半个世纪之久。在二十世纪中期，制衣业一直占据着澳门工业的重要地位，并且它也曾是很多男女毕业后首选的工作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澳门的行业种类越来越多，澳门的制衣业则开始日渐式微。从事制衣业四十多年的洪咏君，由制衣业早期的脚踏衣车直至现在的机器式制衣车她都经历过，可以说她见证了每一个时代制衣业的发展。


生活迫人　无奈弃学　


我叫洪咏君，1946年在澳门出生。我家有十兄弟姊妹，我排行第四。我们一家人居住在营地大街附近，因家中人口较多，全家靠父亲卖鱼来维持生计，生活很艰难。我和兄弟姊妹放学后，常常都会留在家中与母亲一起做一些手工，拿到工厂赚取外快，帮补家计。我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平时都是和其他小朋友玩跳飞机、寻宝和跳绳等。




洪咏君与丈夫儿子合照（一）




洪咏君与丈夫儿子合照（二）

我父亲的职业是卖鱼，我八岁时便到了鲜鱼行子弟学校就读（此校主要是供渔民的子女就读）。这所学校只有一至四年级，学校的楼高只有两层，一班有二十至三十名学生，而且教室比较狭窄简陋。但老师们都很关心学生，当时的主任是刘羡冰，她比较严肃，我们都很害怕她，不过她人很好。

五年级时，我便转到了以前位于美丽巷的劳工子弟学校分校就读，学习内容以中、英、数这三科为主，当时劳校的规模比鲜鱼行学校大。

因为家里兄弟姊妹较多，我与两个哥哥和姐姐都只念到小学毕业，便没有继续念下去了。我妹妹因学业成绩较好，差不多年年考第一，学费几乎是全免，故能读至中学毕业。




洪咏君在劳工子弟学校的就读证明书

我1959年小学毕业后，一直留在家中帮忙打理家务。我妈妈广泛了解了当时澳门的工作状况后，认为到制衣厂当车衫女工会有较好的前景，所以第二年我便到了制衣厂工作。


四十多天的学徒生活


我入行的时候，厂里还是使用早期的脚踏衣车来制衣。在我投身这一行业前，除了要付学师费外，还需要付制衣车的租金，才能学习制衣。还记得那时想学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等到有学生学完，有空余的位置，得到师傅的允许，才能学习车衣。

我当时学习车衣的地方是师傅租来的一个大厅，厅中放置了几部制衣车，也称不上是规模大的工场。师傅所教授的制衣内容很全面，几乎一件衣服的制造工序及技巧都能学完。







洪咏君的制衣笔记

只要师傅认为学徒的技术成熟，便会要求学徒每天制作规定数量的衣服。当时我的师公（师傅的丈夫）是制衣工厂的厂长，他每天都会将学徒车好的衣服拿到工厂，然后将另一批制作衣服的材料拿回来。我很幸运地学了四十多天，就能到工厂工作了。


少年制衣　趣味事多


我工作的第一间工厂位于白鸽巢附近，也就是以前的培贞学校旁边的西洋制衣厂。当时这所工厂的衣车同样是需要付租金才能使用，而租金会从工资中扣除，制衣的材料也要员工自备。换句话说，厂家只提供地方工作，其他都要员工自行处理，所以我们当时的工资也不是很多。

那段时期，由于澳门的电力供应有限，电力限制很严，电力公司更不允许工厂加班，因此工厂会有一位阿伯，坐在木凳上，在工厂门口看守。阿伯是受过训练的，只要远远看见有电力公司的车子，他就会马上走进来把灯关掉，并叫员工们蹲下，待电力公司的巡查人员走了，又会把灯点亮继续工作。想起来也很有趣的。

以前我家住的十八间是没有巴士的，我常常与一些住在家附近的女工一起走路回家。当时经常有些黑人（驻澳的葡国非洲士兵）在街上行走，他们有时会跟着一些女生，且晚上街道昏暗，我们都十分害怕。当下毛毛细雨时，我们就会选择较斜的巷子行走，因为葡国兵穿的是长靴，他们就没有那么容易跟上我们了。


考入摩打衣车制衣厂


由于制衣业发展迅速，脚踏衣车逐渐被取代，有些来自香港的厂商来澳投资，都改用摩打衣车，那些工厂，就是我们工友梦寐以求的工作之处。我们都没有试过新衣车，只有很少工厂有摩打衣车。




洪咏君早期单照

我入厂的时候需要通过考试，考试内容就是车衣技巧。男性长袖恤衫的袖口位置有一个扣子，它有两种款式，一种是三尖侧，而另一种是一条过的R侧；入厂考试除了考这两种款式外，还要考车袋技巧，袋也分两种，一种是三尖袋，另一种是圆袋（当时并没有制袋的机器，全是由手工制造）。

因为很想进厂，我最终鼓起勇气去参加考试。面试官给了我一块布叫我试车。最后我试了两间工厂才考进了。考进的那间工厂在距离我家较远的下环街，属于住家式的工厂，里面有八至十部衣车。


偶遇制衣伯乐　技术更进一步


我在那间制衣厂做了几年。当时我哥哥在香港认识了两位很好的前辈，一位来自上海，另一位来自广东。他们在以前南湾戏院附近开了一间名叫占美的西餐厅，我哥哥建议我到西餐厅帮忙，并学习收银的事务，我就暂时放下了制衣的工作。

那间西餐厅在澳门颇有名气，光顾的客人大多是外国人，我就萌生了学习英语的念头。那时我一边收银，一边进修英文。

1966年底，“一二·三事件”中，在法院附近拉倒了铜像，这间西餐厅的生意大受影响，不久便歇业了。




洪咏君（左二）婚礼当日

后来我考入了香港联合制衣厂的恤衫部工作，日薪为四元。就当时而言，这样的薪金已算是不错了。那时我们这些女工会在后排车衫，而男工在前排车衣领（又名领王）。那些男工很喜欢唱粤曲，常常要女工们和他们一起唱，他们唱男声部，我们唱女声部，大家一起娱乐一下。

这间工厂还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当时工厂有些布料的颜色过于鲜艳，很难做版，做版师傅因此不愿意制造这些布料，便提议让我尝试做做看，结果给了我一个学习做版的机会。


几经辗转 不弃制衣


“一二·三事件”后，当时的澳门市道好淡，许多以前在澳工作的男工友们，大多转到了香港工作。我认识的一位男工友转到香港红磡附近的西装厂做管理，我也受邀到那间工厂工作。去了一段较短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学会了一些制造西装的技巧，加深了对制衣的认识。

我在香港，转过多间制衣厂工作和学习。后来因为身体不适，便回澳休养。我哥哥在湾仔开了一间餐厅之后，我再次去了香港，在哥哥经营的餐厅工作。最后还是因不适应香港的生活，并在母亲的劝告下，回到澳门，安顿了下来。

休养期间，我仍旧没有放弃制衣，因为当时我对于制衣有很大的热诚和兴趣。我一边在家中自学，一边替人缝制衣服。那时我每天依靠替邻居缝制衣服来赚钱，当时缝制一件衣服，约一元半至两元。




洪咏君（左一）与友人游玩留影（一）


当上指导员


1970年，我的一位制衣工友来澳做厂长，邀请我到恤衫厂当指导员，月薪为四百元。到了第二年我结婚了，不久当了母亲。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恤衫厂工作，直至1976年转到牛仔厂做指导员。牛仔厂的薪金比恤衫厂的高一倍。牛仔厂厂长人很好，经常会教我一些有关牛仔的制衣技巧，故此在牛仔厂工作时，我学习到很多有关牛仔衣服的款式制作方法。

1978年，牛仔厂老板在澳门美副将大马路附近又开了一间牛仔厂，我又受邀到这间厂工作。这间工厂主要是加工牛仔服饰，出产的牌子是当时较著名的苹果牌。


两次大量人口来澳


1967年缅甸军政府策划大规模的排华事件，那时有部分缅甸华侨逃往澳门，其中部分华侨选择到制衣厂工作。我记得，起初那些华人都不太能够适应，他们在缅甸大多是金边（即富俗人家），没有打工的经验，而且更没有想到他们在缅甸如此大笔的金钱，兑换成葡币后变得那么少。他们说：“要是在缅甸，拿着那些钱，已足够购买一栋房子了，但在澳门只够买一个单位的房子。”其实当时那些被排的缅甸华侨，他们并不希望在这落地，而是想到法国等外国。另一方面，他们有一个优点是我很欣赏的，就是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虽然他们起初觉得很辛苦，但我们向他们解释了澳门的环境后，他们很快就投入工作，有一些还跟我成为好友。

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那时大量的内地人来到澳门的制衣厂工作，我还是努力地教导他们。但当时的工厂老板会因人手过多，而把工人的薪金压低，幸好我当时所在的工厂老板并没有这样做。

后来由于来自内地的工人越来越多，人事关系也开始变得错综复杂，难免钩心斗角。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我感到非常辛苦，最后决定暂时离开制衣业，回家休息。

在休息期间我曾报读了一些由总商会办的制衣技术进修课程。我对制衣的付出，不单是为工作，多半动力还是来自我对制衣的兴趣和热诚。


渐退制衣业


1981年，我再次投身制衣行业，到了一间由潮州人开设的工厂工作。虽然那间厂房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它仍能继续经营，是由于当时的老板在香港开设了一间厂房和洋行，澳门的厂房则是他的分厂，负责承担香港的订单。

我除了担任该厂房的厂长外，还帮忙找一些山寨厂承包一些订单。1989年，我受一位朋友邀请到棉织厂工作，工作几年后，便开始淡出制衣业。




洪咏君（右二）与友人游玩留影（二）




洪咏君与家人一起参与工会活动（一）




洪咏君与家人一起参与工会活动（二）

2003年，我受朋友所托，到上海牛仔厂担任样板房技术总指导和培训工场的管理员，帮忙解决其事务上的困难，一年后返回澳门。


参与工会活动


回澳后，我除了经常参与制衣工会的活动外，也帮助制衣工会到工厂里当督导（即监管该厂是否真的有心培训员工），还协助由劳工局与工联合办的青壮年培训课程，为较年长的人士服务。

现在我也经常到制衣工会当义工。之前我在工厂工作，只了解厂内事务，对象都是工友以及客人等。我退休后，反而能够多参与工会的活动，我不但学习了很多东西，也开心多了。




制衣人的坚守




     

黄凤霞／口述 陆婉珊／整理

出口加工业以往在澳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说起加工业，多数人都会想起神香、爆竹和火柴，虽然它们是澳门出口加工业的主体，但是真正令澳门经济正式起步的出口加工业是后来新兴的制衣业。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制衣行业大大推动了澳门的经济起飞。但到了九十年代初，制衣业却面临种种危机。现在制衣业正处于艰难的时期，对于从事制衣行业将近三十年的黄凤霞来说，这个情形，她又如何应对呢？

辛勤的童年

我叫黄凤霞，1959年出生，广东省台山县人。我家中有一弟一妹，住在澳门三盏灯附近。家里是从事制衣行业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协助家人的工作。

早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懂得用衣车缝衣服。我经常缝一些小花裙、小衬衫给朋友的玩具穿，每完成一件作品，我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以前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中协助妈妈的工作，我妈妈常带一些裁片回家做衣服，每完成一件完整的货品，她就要负责剪线头等工作。有时候制衣工厂的负责人会把货品送上门，完成后便收货。但有时候妈妈比较辛苦，要自己走上门找货源，以前住在三盏灯附近，去取货则要走到南湾戏院附近。




黄凤霞12岁于外婆家留影




20世纪80年代，黄凤霞参加工联文艺晚会的演出

我初中毕业后到李锦涛学校念英文夜校，一直读到中五毕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澳门制衣行业十分欠缺人手，为了帮补家计，我初中毕业后就出来工作，到放工后，才去学校。那时制衣工厂多数是下午七点下班，而夜校是晚上八点上课，所以有时候，我们晚饭都要等到晚上十点放学后才可以吃，十分辛苦。




20世纪80年代，黄凤霞（前排左二）与制衣工会舞蹈成员合影


从家庭式制衣工场到新华制衣厂


我最初接触制衣业是由于我父亲的缘故。我爸爸原本在香港的制衣厂工作，后来制衣厂在澳门设厂，要从香港请人到澳门工作，我爸爸便来澳门新开的德祥制衣厂工作，从此我们全家人就开始在澳门生活。

爸爸后来转到大鹏制衣厂工作，而妈妈就在家中缝衣服、开班教人制衣。那时候很多人都会在家教人裁缝，待学员学成后，就介绍他们到工厂工作。我妈妈在家中放几台缝纫机，供给学员使用，衣车不够用的时候，学员便会从针车行租衣车。租一架衣车，租金是二十元一个月，用完后就把衣车交回针车行。




20世纪80年代黄凤霞的演出照




20世纪80年代黄凤霞的演出照

因为以往的澳门人多数都是留在家中做一些手工赚钱，如果能够到工厂工作，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当时制衣厂的工资是相当不俗的。

八十年代的时候，很多青年人刚刚初中或高中毕业，都会选择到制衣工厂工作。如果是熟手的工人，一个月可以有两三千元的工资，但做文员的只有六七百元。丰厚的工资，吸引了很多的青年人从事制衣业。

七十年代的澳门制衣业曾遭受两次冲击，一次是1974年的“四二五”葡国革命，令澳门制衣业失去了葡属东西非的广阔市场；另外一次是1974年的中东石油危机，欧美市场出现暂时性的收缩。这两次事件，令澳门很多人失去工作。




1976年，黄凤霞取得会计文凭

我们家亦受到影响，最低潮的时候，父母要出外卖衫赚钱。两年之后，澳门制衣业重新计划，慢慢好转。后来我爸爸接到香港客人的订单，因接全单赚钱比较多，于是我便辞去外面的工作回家帮忙。我们家庭式的工场慢慢变成一间小规模的制衣工厂，就是新华制衣厂。




1984年，黄凤霞取得英文进修文凭


繁复的文职工作


一般的制衣厂是早上八点半上班，中午十二点半下班，下午两点开始，下午四五点可以休息一下，如果要外出买东西或吃饭，就要于半小时内回到工厂继续工作，下午七点落班，有时候更要加班至八点半。

我十岁左右，制衣厂就已经改用摩打衣车，再后期更出现电子衣车，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可以减轻人手和加快工作的速度，从而减轻人力资源的负担。




黄凤霞（右二）与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右一）等合影

新华制衣厂最高峰时期，聘请过六七十人工作。我出来工作，就接手家里的生意，哪个部门人手不够或做不完，我就去帮忙。正因为这样，每一个部门我都能够应付，有时候我还要做导师，教新手如何制衣和调配员工等。

因为当时制衣业很兴旺，到处都缺人手，请文职更是十分困难，所以我唯有自己学做文员，经常来往经济厅等政府部门处理一些文件。

当文员，面对的最大难题便是来自香港的英文订单，有些更有很多专业名词。我有一次弄错了货品的尺寸，待送货到客人手中时，人家便要求赔偿，我要负全责。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学历低，就努力进修会计和英文，以便应付文职工作。




黄凤霞（右）与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左）合影

新华制衣厂的规模很小，自然不会有人来做文职，只有我自己着手做，压力相当大。一般在客人下了订单后，我的第一件事便是着手做货版给客人，确定后就订布料和其他配件，再给裁床部做裁单。这个工序必须依照客人的批版、尺寸和款式的规定，列出一份制衣单。在布料方面，就要看一下有没有损坏和色差。一切弄好，才可开裁，裁片分发到车间各部门处理。待成品出来后，文职要查货，复查好后接着就包装，加条形码还是加吊牌，都要依照订单上的指示去做。包装完成后要入箱，装好后，文职就要出一张装衫单，写明大码、小码各几箱等事项。一切准备好后，便要办理政府文件，有时更要为需要离澳的货物办出口证。这些工作都是由文职处理。

当时做文职，工资二千多元，有时候车间工人工资会高过文职。他们是件工，只要他们工作效率高，做的件数越多工资就会越多。


跳舞的快乐时光


当时我有个夜校同学，是制衣工会的人，听到消息说制衣工会开舞蹈班，我自小就对跳舞很感兴趣，所以就请求同学带我去报名。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加入了制衣工会的舞蹈班，更加入工人剧团，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我丈夫负责音乐，我负责排舞，我们一有节目就合力演出。我对舞蹈怀有浓厚的热情，虽然制衣工会对我来说很陌生，但我愿为自己的梦想而做出尝试。

我对于跳舞最初的认识，主要来自学校毕业典礼时的舞蹈活动，而真正对舞蹈有较深的认识，是从参加制衣工会的舞蹈班开始的。以前我跳的舞，多数是民族舞和古典舞，排舞时工会中的一些前辈和之前工人剧团的人会教学员怎样跳，或者看一些录像带，学习一些舞步，再教给学员。

每当有节目，舞蹈班的成员都会很兴奋，大家会一起做表演服，有的人负责做头饰，有的人负责裁衫，大家分工合作，有时都不上班，而去做准备表演的工作。




《澳门日报》刊登国庆游艺会上黄凤霞的舞蹈演出照

排练期间的费用都是自己掏腰包，但我们并没有一个人埋怨，大家都很齐心，朝着一个方向去做事，所以工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我的大部分好朋友，都是跳舞的时候认识的。


家族生意的使命


在二十五岁左右，我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便放弃了自己的兴趣，退出了工人剧团，继续进修，使自己能更专注于新华制衣厂的文职工作。

现在新华制衣厂由我和我妹妹管理。自从改革开放后，很多厂家便在内地设厂，主要原因是现在的客人要求都很严格，给的价钱更是很低。




黄凤霞（右二）在坦洲工厂与亲人的合照




澳门回归日，黄凤霞与子女在菜农学校，其妹和朋友准备去迎接解放军

为了降低成本，新华制衣厂近两三年来，结束了本澳的生产线，而在内地设厂，这样做，能有效控制人力资源和生产成本。现在接的生意多数是香港的订单，处理一些文职工作后，再批去内地坦洲的工厂生产。

我现在和丈夫、女儿还有两个儿子住在氹仔。由于我自己的生意要经常内地澳门两地走，因此很少留在家中照顾自己的子女。

我希望子女们读自己喜爱的课程，以前我自己是迫于无奈才接管家业，我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也受到约束。可能是受到我的影响，我大女儿现在在读时装设计。

我们全家都从事制衣行业。面对现在澳门的经济环境，制衣业不得不采用各种办法转型，与时俱进。

我自己大半生的青春都放在了制衣业上，放弃了追寻自己的梦想，而坚守制衣业。




微笑背后的曲折人生路




     

林瑞意／口述 梁志勤／整理

一个微笑，令满布风浪的人生路变得风雨无阻，也令林瑞意的一生祥瑞如意。工作了大半生，林瑞意一直都好学不倦，不断进修自己，充实自己。靠着一双手，她追逐自己的理想，用真心面对每天遇到的人和事。


幽默感　来自笑中有泪的童年


我叫林瑞意，在澳门出生。大约三岁的时候，父亲的一个朋友骑着单车载我去买零食，但我却不小心把脚卡在单车的轮子里，受了伤。后来他把我带回家后便匆匆离去。回家后，我坐在地上，并没有哭，因为口中一直吃着零食，对于当时只有三岁而且家境清贫的我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幸福了。后来我父亲察觉到有异样，才知道腿已断了。




1983年，林瑞意（中）全家福




1974年初，林瑞意（前排右一）与工友在绍兴旅游留影

我小时候，家里有冬瓜汤喝已经很好了，但不是因为冬瓜很贵，是因为比冬瓜贵的食物我们买不起，我们实在太穷了！而在没钱买菜的时候，我们便吃盐饭，不是盐油饭喔，因为油也是相对较贵的。




林瑞意（前排左二）与工友到湖南毛泽东故居参观交流

我家住在筷子基，而筷子基临近海边，所以每次玩捉迷藏的时候，我都会选择躲到船边，到了潮涨时，身体湿透了才会走出来。有时我晚上还会约朋友一起去捡香灰炉，洗干净后便拿去换麦芽糖吃。

我的实际出生年份和身份证上的并不一致，原因是当时外出工作，如果身份证上的年龄比较大的话，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我虽然是在澳门出生，但上报是在内地出生，因为不用上缴任何出生证明，而且因为是整条街的街坊一起去办理的，所以出生地点大家都一样呢！

我曾入读多所学校，第一间学校便是真原小学（即现时的圣若瑟）。这间学校环境不算好，两个同学共享一张桌椅，不过最特别的是有普通话课，可惜不久便停办了。

因为当时我家收入很少，加上化地玛学校每天都会提供早餐，所以我便转到化地玛学校就读。这所学校的环境实在很好，有独立的桌椅，课程齐全，甚至有葡文课程，而且不时会派发从美国寄来的救济品，就当时来说，可算得上是一所贵族学校。

读到六年级，由于我没有钱缴学费，因而转读圣德兰学校。因为买不起圣德兰的校服，我便自行改造化地玛的校服，但当时我还未学习裁剪呢！之后我又辗转读过铁城难胞夜校、难胞日校、镜平学校等学校，可惜始终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就读过这么多所学校，我觉得虽然化地玛学校环境最好，但学生的素质实在很一般。有些同学的家庭比较富裕，受的待遇亦相对比其他同学好，甚至在背书时，即使忘记了，只要给班长一些零食便可过关；但家境较差的同学，背书时却会被班长为难。不过只要自己有用心温习，别人怎样为难你，也一定能够过关。

我频繁转校，是因为实在没有能力缴学费，只好选择一些有粥派，而且免交学费的学校。可能是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娱乐，所以我们的学习会比较认真。以前也比较重视品德教育，比起现在的学生，我们这一辈的礼貌可算是好得多了。


在学变为在职　只为养家


因为家庭贫困，我十二岁便出来工作了。化地玛的学生虽然不好，但老师称得上不错，她们知道我家庭经济有困难，便介绍我到跑狗场穿珠子。这份工作好在有早餐供应，而且多劳多得，能够赚多少全凭自己的努力。

穿珠子的收入不多，我听闻在制衣厂当车工的收入很可观，便希望能够到制衣厂当杂工。当车工，只有两个途径，一个便是由杂工做起，另一个就是去拜师学艺。可惜等了一年，我都进不了厂做杂工，唯有选择拜师。拜师要交学费六十五元，我便想尽办法说服母亲，拿了父亲每个月从香港寄回家中的六十元家用，自己再筹集尚欠的五元，正式开始了我的制衣生涯。


踏入制衣业　奋斗大半生


两个多月后我就满师了。在师傅的安排下，我到了一间制衣厂工作。这间厂的环境很差，用的是旧式衣车，地板甚至还会摇动。一个多月后，厂终于购入了电动衣车，但厂长并没有遵守诺言，反而让刚请来的车工使用新购的衣车，我一气之下，便到了另一间厂工作，而原厂过了不久便倒闭了。




20世纪70年代，林瑞意在天虹制衣厂留影




1974年，林瑞意婚礼当日（礼服均为其亲自缝制）

原来制衣有分淡季和旺季：夏季和冬季是旺季，春季和秋季便是淡季，因为夏季便会做好冬季的衣服，冬季便会做好夏季的衣服，只有少数的厂房在淡季还会继续生产。

过了不久，工厂又倒闭了，我便到天虹制衣厂工作，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在天虹制衣厂，我从车工做到主管，凭自己的努力换来丰硕的成果。转厂前，我一个月只能赚到三十多元，但转厂后一日就能赚十多元，生活条件可谓大大改善。加上天虹制衣厂离我家较近，中午都能回家为家人准备午餐。

我由低做起，注意妥善地为不同工种的工友安排工作，也能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关系，算是称职的指导员。

指导员的工作，并不只是为工友们安排合适的工作，还要为她们解决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在早期，工厂还允许小孩子到制衣厂，每天放学后，我会在工厂收拾好一处地方，让工友的小孩休息、做作业。到了下午茶的时候，也会带他们到工厂的餐厅买一些点心，这样可以使工友们能够安心工作。

在天虹制衣厂工作了二十余载，最后也难逃转厂的命运。老板和老板娘对我很好。老板过世后，老板娘就接管了工厂，后来因为她不接受儿子在外国所学到的管理方式，所以她儿子便放弃了接管工厂。老板娘去世后，工厂交由老板的妹妹管理，但由于她缺乏经验，所以工厂便开始慢慢衰落。

工厂已不能继续经营，我刚好在街上遇到往时的工友，便转到新和制衣厂，继续我的制衣生涯。最令我失望的是，天虹制衣厂在我转厂后不久便倒闭了，我与赔偿金擦身而过。因为当时已有了劳工法，也有为保障基金供款，加上工作这么多年，如果工厂倒闭了，我本是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赔偿金的。


由盛转衰　见证制衣业式微


我在新和制衣厂工作了十八年，最后因为制衣业的变迁而选择了退休。

制衣业曾经是澳门重要的经济支柱，但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澳门的经济转型，制衣厂从本地转到外地，员工由本土转为外劳，制衣业也从兴盛走向衰落。我是看尽了制衣行业的辛酸。

从2004年起，随着制衣厂的北移，我开始北上工作。虽然工厂有提供补助，但因为工作时间相对延长，加上内地工作制度的变化，我感到不适应，开始厌倦这种工作模式，于是在今年三月辞去了工作，开始了退休生活。

在早期，制衣厂是不用担心没有订单的，甚至客户会对制衣厂百般示好，为的是希望工厂能接下他们的订单。但现时的情况逆转了，很多制衣厂为了接下订单，不惜降价吸引顾客，而且客户对衣物的质量提高了，款式也变得更为复杂。某些有名的品牌也只会把第一批货物交给质量高的工厂做，往后的便转到泰国等成本低廉的工厂生产。对于制衣厂而言，现在真是“生意难做”了。




1996年，制衣工会第十八届理监事就职联欢餐会




20世纪80年代后期，林瑞意（左二）参加工会联欢活动并与工友合影

现在的制衣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最多只有三千多元，根本很难维持生活，加上年轻一代大多都投身服务业，澳门的制衣业前景暗淡。


工会趣事多　班组见闻广


1967年我加入了制衣工会，经常参加工会的活动和班组课程，例如裁剪班、插花班、化妆班……我觉得最获益良多的，便是裁剪班。我学成后，立即为三个妹妹做了裙子，还特意到照相铺租相机回家拍照留念。我结婚的时候，礼服也是由自己一手裁制的。每天下班后，我还很喜欢为别人量身定做衣服，不过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兴趣。




20世纪90年代初，林瑞意（左三）参加剪发班考试

也正是因为喜欢制衣这个行业，所以我才在其中奋斗了四十多年。

有一次工会举办时装表演，其中一件衣服的设计比较特别，我们一起研究了很久，也不懂该怎样穿。而设计师坚持要亲自为模特穿上，但因为模特全都是女性，而且都是赤裸的，设计师是一位男性，基于安全考虑，所以设计师的要求被拒绝了。为了尊重设计师的设计理念，最后我们请他示范穿着的方法，事情才得以解决。

说到现在，我的儿女都已踏足社会，有些已经成家立室。我一生的努力都已得到回报了。




风雨过后是骄阳



冯宽容／口述 梁志勤／整理

一步一脚印，冯宽容用自己的汗水修补了曾经受创的心灵。在忆起工友们各散东西的那一刻，她潸然泪下。风雨过后，必有骄阳。敞开心扉，好好享受晴朗的天气！


重温往事　苦乐参半


我叫冯宽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我家的收入较低，每天放学后，我便会回家和几位兄弟姐妹一起帮母亲做爆竹，每天都要做好十扎爆竹后才可以温习功课。因为实在是太累，每当温习的时候我就想睡觉，老师教授的内容有很多都忘掉了，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太理想。

闲时我会和邻居一起玩耍，我们那个时候，儿童的消遣游戏，大多需要消耗比较多的体能，如跳飞机、捉迷藏等。玩到累时便会回家饱吃一顿，虽然只能吃一些十分普通的菜式，但能够保证体力就可以了。最常吃的便是咸鱼渣拌饭。所谓咸鱼渣，其实本来是一块咸鱼，但是兄弟姐妹一起夹的时候，便会散开，然后我们便会用蒸咸鱼的姜丝和汁一起拌饭吃。有时把饭焦泡水煮一煮，便已觉得很美味了。




1996年，冯宽容（右一）参加制衣工会第十八届理监事就职联欢餐会




1975年，冯宽容（后排右三）参加工人田径运动会获女子四百米接力冠军

应该是因为童年的影响，我到现在一直都十分珍惜食物，经常教导儿子不可以浪费。

我们一家，每月收入仅有数十元，只能勉强糊口，如果突然发生意外，就只好到当铺典当。在家人生病的时候，我最常跟母亲出入的地方便是当铺。幸好，后来我们家遇到一位很有医德的医生，可以让病人先赊账，有钱的时候再归还。如果没有那位医生，我都可能活不到今时今日了。




冯宽容在办公室留影

我读小学的时候有英语课，虽然学习初期的成绩还算不错，但由于祖母病倒了，我经常逃学照顾祖母，结果成绩一落千丈。后来报读夜校，最后也因为工作过于繁重的关系而选择放弃。

现在再重拾书本，我发现记忆力已衰退，总是忘东忘西，只好不断复习。我好希望有一天能够操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童年阴影　影响深远


我在玛大肋纳嘉诺撒学校就读期间，曾经有过一名好友，我们本来感情甚好。有一天，我看见我妹妹在爬铁丝网，于是便想过去和妹妹玩耍，但在同一时间，我的好友正往另一方向行走，结果两个人便撞在一起。令人讶异的是，我被她冤枉成蓄意伤人。结果我被老师用木藤打得双手瘀伤。

回家后，要帮忙做爆竹，但手实在是太痛，根本做不了，就被我妈妈发现了。后来妈妈到学校和校长理论，了解整件事后，认为是老师的错误，学校辞退了那名老师，就当时来说，算是十分严重了。




冯宽容工作照




冯宽容（右三）在车间与工友合照

虽然老师被处分，但经过这件事，我对学习和生活的态度完全改观，觉得经常会被同学冤枉，而且在这个社会，穷人就会被人欺负，没有一个人会真心待人。

踏入社会后，我依然有抗拒心理，几乎没有知己，觉得大部分人是虚伪的，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总是会保持距离。


制衣生涯　考验重重


我十三岁时便开始了自己的制衣生涯。

我进入的第一间工厂是天虹制衣厂，当时是做杂工，每日只有三元五角。

因为很久都不能升上车工，我转到环球制衣厂工作。正所谓“鱼唔（不）过塘唔（不）肥”，转厂后，我便当上车工，收入慢慢增加。后来我辗转做过几间工厂，最后转到了一间有良心、更是澳门制衣厂佼佼者的德祥制衣厂。

在德祥工作的时候，我负责的工序是“车袋”，在工种的分类上来说，算是一项要求“快、靓、正”的高技术工作。后来德祥发展到生产牛仔西装，用牛仔布来做西装。因为是一项新技术，必须要拜师学习，但在学师期间，制衣厂只会支付每天八元的底薪，对于当时月薪至少有数百元的车工来说，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可是我喜欢挑战新事物，而且求知欲很强，所以就自愿去学艺了。因为我肯学肯做，做事认真而且主动，后来被厂方提升，负责制造货办。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制衣业兴盛，澳门的制衣厂数量急速上升，人手开始短缺，有很多主管都转去一些工资较高的工厂。正是因为这个机遇，我就由车工升到主管，在德祥制衣厂服务了三十年。

我小时候很喜欢打篮球，所以对于团队精神十分重视，在生产过程中也能和工友们通力合作，很多工作上的难题都得以解决。不过，不久一个突如其来的难题差点令我永远离开制衣业舞台。

当时工厂内的车工几乎都是从内地私渡来澳门的，对制衣这项工作毫无认识。在厂内有熟工的辛勤教导，也至少要花半年时间，才能够使她们技术成熟。踏入生产线后，慢慢稳定下来，结果却在一夜之间，全厂的员工都“蒸发”了。原来她们都私渡去香港了，为的是取得香港身份证。

工厂完全瘫痪，根本无法生产。幸好还不断有人从内地来澳，加上工厂从香港调派车工协助生产，这才暂时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




冯宽容（中）与明星合照

为了能彻底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德祥制衣厂便在工厂的天台开设了一所托儿所，使车工们都能够安心工作，无需担心照顾子女的问题。

难题发生的同时，我因为焦虑和过度用嗓，声带受损，完全无法说话，见到我这样，经理给我放了一段长假，休养生息。我走遍香港、内地，见尽无数医生，但病情始终没有好转，后来才不得已到香港聋哑中心学习发音，回澳后便慢慢练习用新的发音方式说话，尽量维持自己的声线，最后才得以重返职场。

回到工厂后不久，又一个意外发生了。1982年4月25日下午两点多，位于德祥制衣厂旁的油漆铺发生火灾。因为正值上班时间，工厂内聚集了过千名员工，在工厂负责人的指挥下，大部分员工安全逃生。

我那天原本不用上班，因为前一天是我妹妹结婚的日子，但由于在家中无事，我就回到工厂上班。在火灾逃生期间，我警觉到托儿所内的儿童还没有人上去营救，于是便和一些工友一起去救被困的幼童。

在我们的努力下，近四十名小朋友安全逃出工厂。我带走最后一个女童的时候，由于身体才刚刚康复，加上托儿所位于工厂最高的十楼，跑到四楼时，已体力不支，差点倒地，幸好当时工厂的负责人老永先生还留守在工厂，我和女童才逃出生天。

后来，我因为此事还成了英雄，登上了报纸！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自有一套管理法


在工厂工作多年，除非是在我自己认为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参与活动，否则很少会和工友一起聚会，原因是我要和她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和工友们的关系过于密切，管理的效率反而会下降。

因为自己也曾做过车工，我一般都会从车工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尽量为工友们争取最适当的待遇。但当遇到工友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我也会做好主管的角色，在劳资双方之间取得平衡，一旦处理不当，便会不时发生工潮。幸好资方是一个好老板，所以每次劳资纠纷基本上都能完满解决。

累积了多年的经验，加上和工友们合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我在管理的时候，只需要在远处打一个手势，便能准确地下达命令。

每逢客户巡厂，我都会仔细观察客户的反应，立即对工人们下达适当的指令，每次都能令客户满意，老板也佩服。




冯宽容活动照


有梦难追


可能是我比较喜欢打抱不平吧，我曾打算投考女警，但因为要求英语程度良好，加上我母亲强烈的劝说，我无奈放弃了这个梦想。到了声带受损时期，因为本身对美容这个行业很感兴趣，而且天性爱美，我也打算转行当美容师，甚至还报读了美容课程。后来，也是因为我母亲的反对而打消了这个念头。母亲经常教导我做人要脚踏实地，不可好高骛远。因为一直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我一直都没有转新环境工作。

后来我曾经得到一个到香港工作的机会，因为压力太大，以及丈夫的反对，最后辞了这份工作。


制衣业兴衰历程


澳门制衣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展蓬勃，主要原因是在美国、欧洲等地有大量的订单，而且全都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因而有大量的新厂涌现。当时一间制衣厂只要生产三个月，便能赚到一年的利润。也正是因为制衣厂数量的急速膨胀，过了几年，本地劳动力开始短缺，加上很多车工都结婚生子，当起全职主妇，所以从1973年开始，便有厂房转到别处生产，不过全部都失败了。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因为开始有澳门回归的消息，内地开始制定优惠政策，才陆续有少数厂房迁移成功的例子。

到了八十年代，大批内地人私渡来澳，因为本土劳动力不足，澳葡政府和制衣厂商协商后，决定派发证件给私渡客，工厂亦可正式聘请他们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五年后，澳门开始实行配额制，成衣质量的要求亦相对提高，加上订单数量过多，本地的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于是便开始大量迁移到内地生产，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

到了九十年代，新的配额制实行，有些厂商因持有太多配额，只靠本地的车工根本无法完成，因此便出现了工序外移，在澳门只需完成小部分工序，目的就是节省成本。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持续发展，于是便有一些实力较强的厂商到缅甸、泰国等国家投资，因为当地劳动力充足，而且发展经济最好的途径便是从制衣业着手。

在外地“价钱平、人工低、利润好”的影响下，澳门的订单越来越少。




2008年，冯宽容被授予勤工奖赏

到九十年代中期，澳门的制衣业已成了夕阳产业。


热爱运动　与工会结缘


我十四岁的时候，制衣工会正举办篮球活动，我很喜欢这项运动，因此加入了制衣工会。那时闲时的消遣活动不多，所以我一直参加由工会举办的活动，经常代表工会参加各种运动竞赛，赢得多面锦旗。




澳门回归日，冯宽容（左）参与庆祝活动

后来我也经常参加工会的班组课程，发展自己的兴趣，而最能学以致用的，便是计算机班。我曾经有一个转做文员的机会，本来打算一展所长，可惜有感年纪较大，不太适合从事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

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回归前夕，香港无线电视台特别为制衣工会拍摄电视特辑，探讨这个夕阳产业的未来、工友们的去向，以及制衣工会将来会担任什么角色，我是受访者之一。在短短半天时间内，制衣工会筹办了一个派对，展示了很多儿时的玩意儿，唤起我们工友一幕又一幕的回忆，同时亦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以及感谢工会多年来的贡献，可以说是意义深远。

虽然经历过许多风雨，我还是努力保持年轻的心境，用平常心面对生活中的难题。我有两个儿子。虽然做人要谦虚，但不得不说，我两个儿子的确是十分孝顺！两个儿子因为自小便经常要帮忙做家务事，因而养成孝顺的好品格，而且从小学习烹饪，所谓“青出于蓝”，他们的厨艺更胜于我呢！

我的一个仔，现在正在享受他人生第一个真正的暑假！自打他开始有工作能力，就一直打工帮补家计，减轻父母工作的压力，未曾间断。不久他要到瑞士继续升学，这才能真真正正享受一个平静的暑假。

我的半生看似平淡，但是亦上过报纸，拍摄过电视节目，走过时装秀，做过英雄，甚至曾代表制衣工会远赴北京会见国家政要，说得上是经历了很多风浪，也见过很多世面，可谓无憾了。




平淡而不平凡




     

张荣廉／口述 林泽隆／整理

制衣业这个名词对于澳门现在的老一辈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以前大多是依靠这行业来维持生计。而从事制衣四十多年的张荣廉，从来没有想过换工作，只求平淡地度过每一天，一生默默地为制衣业耕耘。




张荣廉（后排左一）与工友合照


由暑期工做起


我叫张荣廉，1946年出生，我们一家六口居住在澳门青洲。我小的时候，喜欢放学后到球场与葡人、黑人踢球，我的偶像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巴西球王贝利(Pele)。但是我并不是只懂得玩耍，在读书时期，我已经开始投身社会工作，到制衣工厂负责包装工序。有了这些工作经验，我中学毕业后便到工厂工作，一直到今天。

过去的澳门，并没有各式各样的行业供选择，制造业可算是澳门数一数二的龙头产业。制造业包括制衣、火柴、针织等，而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人数不多，所以当时很多青年人都投身制造业，制衣业则是热门，是澳门的经济支柱。




张荣廉参加制衣工会联欢餐会

当时在澳门街没有什么其他工作可做，最多的便是制衣，所以我在利玛窦中学毕业后，便选择跟随别人去学烫东西，后来在天虹制衣厂当包装工人。

天虹制衣厂大约在1964年或1965年设厂。我是在同学的介绍下，于1970年开始到天虹负责包装部的工作，直至1990年工厂歇业。


天虹兴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天虹制衣厂，是澳门一间规模较大的港资制衣厂，澳门第一间工厂大厦便是由天虹开设的，在最高峰时期员工达到两百多名。后来据说天虹的东主因先后失去子女，痛心疾首，令他再没有兴趣发展制衣业，工厂就渐渐衰落。而位于天虹制衣厂斜对面的德祥制衣厂，规模则日渐扩大。

当时澳督每年都会到澳门其中一间工厂巡视，天虹一直是首选的对象，后来澳督去了德祥巡视，便再没有到天虹了。

天虹制衣厂是港商投资的大型工厂，实行港式管理。天虹的港式管理是十分有系统的，以流水式作业，把每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分得很仔细，各工序间不会混乱，各部门的配合颇为完善。

以前我们每天都要工作九个小时，因为全部工序都在澳门一手包办，所以每逢旺季加班，工作压力便会增大。

自从祖国改革开放后，很多以前在澳门的工序都迁往内地处理，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压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难忘事少 辛苦事多


我在工厂工作已有四十年了，难忘的事就没有了，每天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辛苦的事倒是多不胜数。印象特别深刻的便是挂装。挂装就是将一个一个衣架扎上货物。我未学过挂装，为了学会，我就与其他工友拿清洁工的扫把当作衣架，将货物穿起来。当年清洁工的扫把全都不见了，就是被我们拿走的。




张荣廉办公照

在制衣行业工作了这么多年，我都是从事包装工作。包装属于后整工作，也可以说是对外的工作。我每天的工作都十分刻板，但并不会感到无奈和沉闷，可能是我自己的要求不高，所以我并不打算转职寻找一些新鲜感。


目睹它的兴衰


过去我们从事制衣业的长工，收入会比较稳定，而且月入薪金也很可观，而散工收入则较不稳定。我由1970年加入天虹制衣厂，到1990年天虹歇业，往后的五年都是在做散工，其后我到了中澳制衣厂，工作至今。




张荣廉与家人旅行留影

因为社会的发展，制衣业已今非昔比，记得当年若赶起一批货，会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但现在的利润都不到百分之十，老板的重视程度亦都大大降低。

澳门的制衣业已经到夕阳时期了。




张荣廉（右）在天虹制衣厂前留影


糊里糊涂加入制衣工会


在没有劳工法之前，如果劳资双方发生纠纷，工人都会到制衣工会寻求协助。制衣工会于1958年11月成立，是随着制衣业兴起而成立的一个社团组织，会员多是从事制衣行业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个资深的会员。

在加入工会早期，因为工作繁忙，我没有时间到工会帮忙，直至近十年，我才到工会负责一些事务，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服务。当年天虹制衣厂歇业，我们一班工友都到工会寻求协助，工会人员带我们到劳工局商讨薪金问题，最后都能顺利解决。

工会的工友很有人情味，工会和工友给我很好的印象。制衣工会每年都会办很多活动，如烧烤、旅行、探访等，加深会员之间的感情，这样更能促进工会内部的团结。这些活动，我都一一参与其中。我是现届理事，积极发起活动，如到工厂发动工友捐钱赈灾等。但是我自己只是一个闲杂角色，做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其他人更加重要。

说起加入制衣工会，我曾有过一段特别的经历。

过去我们若要从澳门到内地，需要办理十分繁复的手续，如要写一些介绍书之类。当时我的一位工友刚从内地回来，他问我想不想去内地工作，我就应工友的要求把身份证给他了。我以为他要帮我办一些过关手续，后来才得知，他是替我申请加入制衣工会。只要有工会证，便可以到内地工作。

澳门工会在内地是有地位的，凭着澳门工会证就可以到内地。就是在这糊里糊涂的情况下，我加入了制衣工会。


顺心平淡度过每一天


我有一对子女，他们都大学毕业了，大女亦都出嫁了，我现在与太太、儿子一起居住在黑沙环。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工作时间不算长，空闲时便到制衣工会帮忙，参与一些大众化的活动。

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青年人，生活多姿多彩。平淡，已经不是现代人所追求的。在很多人眼中，平淡是沉闷的，不过，对我来说，却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做事不需过于自满，只要做好分内事已经足够，平淡也可以满足一切。




热爱制衣的缅侨




     

林丽娟／口述 梁俊杰／整理

一个九岁的小姑娘，与家人千里迢迢从缅甸来到澳门，并在澳门落地生根，开始其新的生活。时至今日，这位小姑娘已经在澳门生活了四十多年，并从事制衣业三十多年。她，就是林丽娟，在讲述她与澳门制衣业的往事。

生于缅甸 长于澳门

我叫林丽娟，1955年在缅甸出生，有六兄弟姊妹，我排行第二。我父亲经商，所以我们家庭环境还算富裕，能给我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缅甸大规模排华，我们一家被迫逃离家园，最后选择澳门为定居地。我妈妈经常说，当时来澳定居，只需要数千元按金便能够获得居留权，所以当时很多缅甸人都来到澳门。

我到澳门时，正值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时期，我们一家看见整个社会乱糟糟的情况，都担心选错了落户的地方。当时整个澳门实施宵禁，宵禁后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曾经试过爬出窗外，看看街外的环境，谁知道有一个葡国兵立刻用枪指着我，当时真把我吓坏了。

除了澳门动荡外，另一个让我担心的就是语言不通。缅甸华人习惯说的是普通话和台山话，来到澳门后，就要听和说一种新的语言──粤语。我刚刚来澳，还没有熟习这种新语言，根本无法与别人进行交流。

那时我到圣心学校上学，两地的教育的不同，使我只能从小学一年级重新读起，而且语言不通，我感到好吃力。幸好我们班的同学没有排斥我，而老师又十分慈祥，呼吁同学教我说粤语。

可惜只有两年这样，我因为身体不好，不得不停学了。

我父亲来到澳门，重新经营生意，但是境况远不及在缅甸理想，儿女众多，更令父亲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我十三四岁时便投身社会工作，帮补家计。当时澳门制衣业开始蓬勃，我就成为一名制衣女工。




2007年，林丽娟（右三）生日会时与同事拍照留念（一）


制衣成为终身事业


制衣业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从事这行业前，必须先要“拜师学艺”。我们拜师，只要交三十元左右的学费，师傅便会教我们怎样车衣。师傅家里有几部衣车，专门用来教授我们这些拜师学艺的人。

学会制衣这门技术后，我就立刻到制衣厂工作。最初我工作的厂是一所港资制衣厂──汇隆制衣厂。当时工厂的环境很差，没有空调，只有风扇，工厂环境又很挤逼。工作时间是由早上八点三十至下午六点三十，一共工作八个小时，若加班的话则更晚才可以下班，加班费更是少得可怜，仅仅是一点“夜宵钱”。




2007年，林丽娟（左一）生日会时与同事拍照留念（二）

我还跟我姐姐一起，替人量身定做一些衣服，姐姐负责裁布，我负责车衣。当时生意非常兴旺，我们两姊妹经常都要工作至凌晨三点。

在这间制衣厂只做了几年，工厂就因拖欠工人薪金而歇业。

到了1976年，经工友介绍，我转职至升丽公司，当了一名车衣工人。那间厂在澳门来说算是比较大的一间。1980年，我调职成为指导员，这是新的挑战。当时车间有很多任务工序，有剪线、检查质量等，当所有工序做完后，便会把衣服运走。指导员的工作就是要编一个工序出来以及计算每日产量。




2007年，林丽娟（左三）荣获澳门制造业总工会主办的车缝比赛第一名（一）

当指导员，比做工人的压力大很多，我总害怕工作出错，即使老板不骂，我自己也会感到惭愧。当指导员，还要面对一些劳资问题。其实工友们都只是希望把工作做好，只要跟他们平心静气地谈，都基本能够解决问题。

工作至1999年，本来我是想休息一下再工作，但恰巧有一个朋友开厂，我就去朋友的厂——华士堡制衣厂里工作，直至现在。


行业衰情不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大批新移民来到澳门，令本地制衣工人的薪金下降。九十年代，澳门制衣业开始衰退，不少制衣工人转职其他行业。但是我没有转职，我喜欢制衣，热爱制衣。我觉得我能够做好这份工作，而且我对这份工作有兴趣，就连睡觉时，我也会想到一些工序。

可惜的是，我的朋友很多都已经转职，特别是在升丽公司的那些同事。

这几十年来，我也只是做过数间厂而已。




2007年，林丽娟（中）荣获澳门制造业总工会主办的车缝比赛第一名（二）

现今澳门的制衣业已经不再风光，很多东西也改变了。现在澳门的青少年，已经不会再从事制衣这一行业了。工厂主要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外地劳工和本地中老年妇女，加上部分工序北移，物价也高涨，工人的薪金又要上调，已经很少人愿意在澳门投资设厂。


加入工会　交流信息


我在九十年代中加入了制衣工会。加入工会，可以知道一些行业的最新消息，能够加强工友间的沟通，又可以参加工会的兴趣班，学习新的知识和认识更多的朋友。我在工会里是比较活跃的一员，现在担任工会的理事。

我参加了很多工会的兴趣班，例如普通话班、插花班、计算机班等。在这些兴趣班，除了能够学到一些较实用的知识外，还能够认识一些新朋友，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另外，我也不时会参加工会的一些活动，像“一日游”和“地方考察”。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工会数十人到大连参观学习，参观当地厂房的工作环境和了解厂房的运作，并与他们分享一些工作心得。

我在1990年结婚，现在有一名升读大学的儿子。我当然希望他能够成材，为社会做贡献。

虽然时代变了，社会在转变，但是我热爱制衣的心不会变。我还在继续从事制衣业，并会继续发光发热。




附录一：口述历史资料


















附录二：澳门制衣业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



阮玉笑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纺织制衣业一直是澳门出口加工业的主体，并且在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澳门整体经济的发展一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回归后，特区政府根据本澳的条件和优势，确定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保持工业适当的规模，各行业协调发展的外向型、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之发展定位。随着博彩业开放、内地“个人游”政策实施以来，博彩旅游业发展一枝独秀，传统的纺织制衣业所占的生产总值比例不断下滑，除小部分有条件转型的厂商外，大部分厂家因行业式微而选择结业或面临被淘汰的局面。

纺织制衣业几乎不分家，其发展轨迹亦几近相同，基于制衣工会此次主要组织制衣工友作口述历史的缘故，故本文仅就制衣业的情况作分析和阐述。


制衣业发展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澳门的制衣业自二战后兴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进入迅速发展时期。1963年，英国率先限制香港的纺织品及成衣进口，开创欧美国家对香港产品贸易限制的先河，部分香港厂商转移到澳门投资设厂，并将英美市场的订单转到澳门，本澳的制衣业开始进入欧美市场，并迅速崛起。

进入七十年代，澳门的制衣业发展更快。1974年，全球四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多纤协议（Multifibre Agreement,MFA），实施限额进口全球纺织品及成衣配额制度。澳门因为与葡萄牙的关系，成为MFA的成员，其成衣出口受配额制度的保护没受限制。其间，适逢数万名东南亚华侨到澳门定居，为澳门制造业提供了较为充裕的劳动力。受此种种有利因素的刺激，澳门的制衣业获得迅速的发展。据统计暨普查局的工业调查资料，1979年制衣场所数目为375间，行业雇员为24 535人。

八十年代，澳门制衣业进入全盛时期。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刺激欧共体经济转趋活跃，欧美市场需求增加，加上大量新移民涌入提供了充足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澳门制衣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这一时期，澳门制衣业的技术水平已接近香港，并出现一些五百人以上的大企业。

到了九十年代，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国际市场的竞争亦日趋激烈，同时澳门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劳工日渐短缺，在这些不利因素下，澳门制衣业发展明显放缓，其工厂数目和雇员人数均逐年减少（见表1）。1990年至1999年，场所数目由745间下滑至394间，工作人数则由35 971人减至26 429人。究其原因，外部的关键因素是纺织品及成衣配额的优势日渐削弱；内部因素则是澳门本身的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不过此一时期，制衣业的生产总值仍有所上升。


表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制衣业概况





（数据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之工业调查）

因为制衣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劳动力在制衣业总成本中占很大比重。1984年，当年澳葡政府与内地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收紧内地移民政策，移民数量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应日趋紧张，薪酬亦稳步上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市民的就业观念发生明显转变，加上该行业已日渐萎缩、没有发展机会，且工资待遇低下，愿意从事制造业工作的择业者大幅减少。

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澳葡政府于1988年正式批准输入外地劳工。在输入外劳政策和原有的配额制度的保护下，澳门制衣业仍维持着一定的竞争优势。但随着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崛起，不少澳门厂商相继将工厂或加工工序转移到内地。澳门的制造业，因为劳工短缺、生产成本上升、企业生产规模小、设计及制作工艺水平低，再加上运输条件差及费用高昂、行政手续相对繁复及效率较低等种种不利因素，步入了整体衰退。

回归后，因应配额制度即将取消的现实，特区政府曾积极谋求对策，以减少配额制度取消对纺织制衣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将产生的冲击。几经研究，特区政府提出“跨境工业区”的构想，以维持澳门一定的工业规模，尽量让当时二万多名制造业工人稳定就业。但后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订后，经贸情况已发生变化，特区政府决定将跨境工业区定位为有利于本地工业多元化发展、有利于本地工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增加本地就业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与原来主要解决制造业工人就业的初衷相比有所调整；同时因应博彩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吸纳了不少制造业释出的从业员，政府原来所担心的就业冲击并未发生，而本澳制衣业则继续走向式微。据统计暨普查局的工业调查资料，截至2008年底，制衣场所数目仅余308间，行业雇员只剩14 518人，减除外雇后，本地实际从业人员仅为7 000多人；而有关生产总值则继续下滑至61亿多元（见表2）。


表2 回归后制衣业概况





（注：由2004年开始，因应抽样方法的变更，制造业之分类有所调整，故2000年之数据与1999年并不衔接。数据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之工业调查）


制衣从业员的就业状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据大部分受访者忆述，当年投身制衣业，除了因为本澳可供选择的职业不多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制衣业的工资相对理想。如关翠杏就提到，1962年她学师的时候，制衣行业的收入不算太多，但足以应付生活；较手工业制造业的收入好，而与针织、手袜行业相比就差一些。可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制衣乃是颇为“吃香”的行业。

八十年代，制衣行业有一个相对蓬勃的发展，但由于有大量移民涌入，基于人力供求关系，制衣从业员的工资反而有所下降，但收入仍可观。八十年代末，外劳输入政策实施，加上有配额制度保护、规模细小等原因，本澳制造业缺乏转型升级的动力，仍然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企业的竞争力，故此行业工资一直都难以提升。九十年代后已被整体收入中位数远远抛离（见表3），制造业与家佣成为数一数二薪酬最低的行业。与此同时，其他行业的工资却不断上调，这一薪酬格局转变，除了难以吸引新人入行外，有条件的制衣工人亦陆续转业。至2008年底，制衣工人仅占整体就业人口的4.6%（见表4），制衣业的黄金岁月一去不复返。


表3 制造业薪酬变化





（数据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表4 制衣就业人口变化


（数据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虽然今时今日，本澳已陆续向服务型城市转变，但当年制造业乃是本澳重要的经济支柱，其重要标志之一是，规范本澳劳资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第24/89/M号法令，就是1984年因应当时制造行业状况而设立的。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外劳输入政策。纺织制衣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需要较多的人力资源。但上文已提到，踏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内地移民政策收紧、行业工资水平逐步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澳门工业受到人力资源不足的困扰，制衣业中车衣工亦出现较多空缺。劳工短缺，不但影响正常的生产，对外来投资和工业发展也是一个障碍。为此，澳葡政府决定于1988年颁布输入外劳条例，以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同时希望透过引入具素质的外地雇员，带教本地人成长。无可否认，外地劳工的输入，的确为澳门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只有澳督的两个粗疏批示作审批的准则，缺乏严谨的输入和审批规范，亦欠缺有效的管理和监管机制，致使本地人的就业机会和待遇不断因外劳的输入而受损，而政府却长期未能拿出有效措施作响应，久而久之，外劳输入政策在澳门社会上形成难以化解的矛盾死结。

虽然特区政府于2009年制定了《聘用外地雇员法》，但对于劳工界一直争取的输入总量、外雇比例、监管机制等，并无列入法律之中，对于澳门这个今日需要十万八万外雇数量（见表5）的城市来讲，有关规范细则能否理顺劳资矛盾、化解死结，是澳门经济下一阶段能否继续获得发展、能否确保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


表5 外劳人数演变





（数据源：澳门劳工事务局）

总括而言，社会事物的发展，总离不开兴起、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澳门制衣业亦不例外，其在五六十年间历经了整个循环，其间确实为澳门经济、工业做出了较大贡献，亦容纳了不少劳动力，养活了众多家庭。时至今日，其重要性已经减弱，但作为澳门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维持澳门工业及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定位上仍有其重要性。故此，作为特区政府以至业界，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凭着勇气和智慧，透过升级转型，为制衣业注入新的元素，走创意、高附加值的品牌之路，定能焕发出新机。

定稿于2010年1月

（有关制衣业的发展轨迹，部分内容辑自《2005年全球纺织品及成衣配额制度之取消对澳门社会与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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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澳门制衣业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


OEBPS/Image00101.jpg





OEBPS/Image00100.jpg





OEBPS/Image00103.jpg





OEBPS/Image00102.jpg





OEBPS/Image00105.jpg





OEBPS/Image00104.jpg





OEBPS/Image00106.jpg





OEBPS/Image00021.jpg





OEBPS/Image00022.jpg
{220 BIMABIARITI, THEAIUF
| AP A AR L 8 0
LS5 R A, T T
{2 TR

WS | sa% | 208 | 5%

Dl M TR T
DET, R, AU
D, BRI, 1035
| AAATU TSR

mag | osox | w0sE | &T

|17 9 %4, BUR W B AT
5 3 3 LRI, 20 ZH A O
Ruh ] se% L #aodE | TRCBE W, RULESER I SR
i ‘ 3 DRI, R TG, 055
| TfEES

L RIERITE, RRRIRIT, AN

i i WA B BRI, 20 BB NEK
wem | ey | wss 1@ IR | BEANTHE, 20 E5H W

VA AR, I T AR
DA e R

3 | T 4 BT S AT

D AT K. T, 2R e NPT T

L OHAREE | R TR AR R R
| BtECRR, WS U )

WokE | ey | 4k






OEBPS/Image00180.jpg





OEBPS/Image00019.jpg





OEBPS/Image00020.jpg





OEBPS/Image00017.jpg





OEBPS/Image00097.jpg





OEBPS/Image00018.jpg





OEBPS/Image00099.jpg





OEBPS/Image00098.jpg
EH HAWAO(F) BESWAQT) |#IRSBHLAOZILH
1993 25.8 171.3 15.1%
1998 27.5 196.5 14.0%
2003 25.5 205.4 12.4%
2008 14.8 323 4.63






OEBPS/Image00025.jpg





OEBPS/Image00177.jpg





OEBPS/Image00026.jpg





OEBPS/Image00023.jpg





OEBPS/Image00179.jpg
Pre -t Stit i
L TR it

-






OEBPS/Image00024.jpg





OEBPS/Image00178.jpg





OEBPS/Image00002.jpg





OEBPS/Image00001.jpg





OEBPS/Image00004.jpg





OEBPS/Image00003.jpg





OEBPS/Image00006.jpg





OEBPS/Image00005.jpg





OEBPS/Image00112.jpg





OEBPS/Image00111.jpg





OEBPS/Image00114.jpg





OEBPS/Image00113.jpg





OEBPS/Image00116.jpg





OEBPS/Image00115.jpg





OEBPS/Image00010.jpg





OEBPS/Image00011.jpg
Sl e e o e Bt






OEBPS/Image00008.jpg
£

[l A

LR, A B
T SO T
| RS A R R T
| AR R

WRE | 40% a0z | XA

|FRISE T AT S AT, AERIT
i ; i | RO AU S, R
FEE L 8% | 40ZME | KL SR |k TR e
5 i 5 DR RS,
| R
D13 BIAMIRL, BRIRBHET A
; ; DGO R, WL K
s1% 0% | ot BRATETMEA, BhES
5 5 DR LR, A TR
s

| o A A 4 T
: , , LI, 1970 4FFI R IERID

SR | e2% | a0ZEE | @ET | MK THE, 1000 £ KULEOLIG
| 5 5 LM UERTR AT A, JRG

N (EN

{20 k22 60 AF AU ) A WL S
; i i | 10 2 @RS A BRI L,
WO | sa% | 0% | AT SRR | ERTAIHHESHE SR, Kk
i i i R ERRIOUR], U7 A 4






OEBPS/Image00096.jpg





OEBPS/Image00009.jpg





OEBPS/Image00057.jpg
=

4

i
&

MH<LOKIRH et





OEBPS/Image00094.jpg
Fp SAETHE (18]) TEAH ZEEFBE)
2000 459 27 988 95.11
2001 447 28 827 86.48
2002 437 26 773 83.53
2003 425 27 316 85.86
2004 469 25 774 87.57
2005 454 23 993 76.84
2006 434 23 007 78.44
2007 372 18 168 76.5
2008 308 14 518 61.26






OEBPS/Image00108.jpg
erannse

TaALN |






OEBPS/Image00007.jpg





OEBPS/Image00095.jpg





OEBPS/Image00107.jpg





OEBPS/Image00092.jpg
aﬁsj'ﬂéi'e
‘, €%






OEBPS/Image00110.jpg





OEBPS/Image00093.jpg
1 AT (1)) THEAH BELFRIEN)
1990 745 35 971 68.28
1991 687 34 734 70:37
1992 644 31 346 73.16
1993 588 28 497 7397
1994 5T2 24 547 T2::13
1995 422 25 332 76.51
1996 449 25 040 81.48
1997 408 23 916 86.07
1998 441 25 520 83.02
1999 394 26 429 85.36






OEBPS/Image00109.jpg





OEBPS/Image00016.jpg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015.jpg





OEBPS/Image00000.jpg
AL IE

LD (R AT AT AR,
| TR AR A BRI 1 H 7
LR, ok BRI
AR T U
§ TR

AW P 1% 40 &4

L o8 BAERRT R, I
RS, AT A
SN R T, = 4R AT
ST, RRR TS SR
R

R2fh

9% 10 &4 L

3 |15 BART, N 4Rk
Db B | RTRIE, (A LA,
D emEE | 2004 SRR, HEHRTS
L SR, POV

S &N 534 Posas

3 | 23 P AITEE S, A
DT RS | It AR T,

Bk | s2% | 4304

L oc. BB | R B AR R
i | T AT K

|13 BRI, MBI
S R R T T A
DR, e SR AR
N T
E R MR

KR 59 % 20 4 %L






OEBPS/Image00012.jpg





OEBPS/Image00013.jpg





OEBPS/Image00090.jpg





OEBPS/Image00091.jpg
F4 Heik iR

1958 W 1B N =R el T2t i AR A
1966 WAL 17 5= JEIHL T4k
1974 M 61 5 BORM LKA E






OEBPS/Image00166.jpg





OEBPS/Image00088.jpg





OEBPS/Image00089.jpg





OEBPS/Image00087.jpg





OEBPS/Image00159.jpg





OEBPS/Image00158.jpg





OEBPS/Image00085.jpg





OEBPS/Image00161.jpg





OEBPS/Image00086.jpg





OEBPS/Image00160.jpg





OEBPS/Image00083.jpg





OEBPS/Image00163.jpg
TEnglish  Tutorial  Institute
MACAU

DIPLOMA

granted o __wone ¥one-MA_____fuho hu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course in _ Fows Tt comducted by his  Institute.

Afvard conficmed by

Losy e
v B G K

B 30t Tl ost





OEBPS/Image00084.jpg





OEBPS/Image00162.jpg
! S L ALLE T e
| e mE et m s |
| <R E REUURIER |
| owmegaxettng |






OEBPS/Image00081.jpg





OEBPS/Image00165.jpg





OEBPS/Image00082.jpg





OEBPS/Image00164.jpg





OEBPS/Image00157.jpg





OEBPS/Image00079.jpg
S e
HoX L 9

R ANTE R g &






OEBPS/Image00080.jpg





OEBPS/Image00077.jpg





OEBPS/Image00078.jpg





OEBPS/Image00076.jpg
Fh RREER Al P R 53 AE
1958 WA L2 0T 2000 A
20 {4 70 4EA0H) PRREAT Ml A2 R B4 Al A T 2% 8000 A
KFEFIA TR, il Ta, kT,
1987 BEARKL 2 A T2 2 R il 30000 ZA

SWE






OEBPS/Image00170.jpg





OEBPS/Image00169.jpg





OEBPS/Image00074.jpg





OEBPS/Image00172.jpg





OEBPS/Image00075.jpg





OEBPS/Image00171.jpg





OEBPS/Image00072.jpg





OEBPS/Image00174.jpg





OEBPS/Image00073.jpg





OEBPS/Image00173.jpg





OEBPS/Image00070.jpg





OEBPS/Image00176.jpg





OEBPS/Image00071.jpg
824Q) tRd=deRbor i e EN RN

SR pdndEr e AT R WA

PEE S R L SRR ST o]

TR L F AR L e RE

AANTF A AT T A2 TR T men b

U g emrstm g YT TR T

KANER R e mr A nToi T rdE T AT

HEAT A TR ARSI GTR RS

T=rsEreiedsiD

AL Wm AT e Thmal» IS 2 n | R

RedR) 2Q9

e TR Wb

W
L L RS o
WL Ak

Y F R oE R xS W= | o=






OEBPS/Image00175.jpg





OEBPS/Image00168.jpg





OEBPS/Image00167.jpg





OEBPS/Image00068.jpg
i5 7 R AKA A 3
GANGES GARMENT FACTORY LTD.

ALK ISR, T © ST SSHT6
50 RUN FAGRS ANTUND RoLE TEL ST & BT
MACAU

d# 9
E i 19627 8 T

wuk: ARz ws AT
3ty 38 o TS A iA )-8
M4s Ak (F 0 R o

%3
LRLE RS X 8
.S 3]

G B





OEBPS/Image00145.jpg





OEBPS/Image00069.jpg





OEBPS/Image00144.jpg





OEBPS/Image00067.jpg





OEBPS/Image00146.jpg
2] SEAH
1989 10 081
1998 32 013
2008 92 161






OEBPS/Image00065.jpg





OEBPS/Image00137.jpg
| <mepnrusgbrs |
| emmmmaxesan
| =w ,

B SE e

R B [






OEBPS/Image00066.jpg





OEBPS/Image00063.jpg





OEBPS/Image00139.jpg





OEBPS/Image00064.jpg





OEBPS/Image00138.jpg
L N Lo T b, -
e AR PRy






OEBPS/Image00061.jpg





OEBPS/Image00141.jpg
©

Twa b
LK R A Ew | DT BT w4 DY
EATAOTER LA o ROl $ 2N Y
WO TEERA b ReRA LD
V4R m e lnT QTR % L ¥ oW
Vot deigmbs s BT ¥ RER LW
L N e S S TEE X
FX AT =D | W) T T b ) Fwl
B et L e T )
b wAdFRARE L B X ER T T
D R e e e
mxemA S SEITIRITLEININE
HAN P T T LI AREAA S IT R RS T
DRz AW e d w4 dTTOM e
FmgbR=mrk A REATEE LT
Mg





OEBPS/Image00062.jpg





OEBPS/Image00140.jpg





OEBPS/Image00059.jpg





OEBPS/Image00143.jpg
| HELANRERGT) | BEANTEMGT) | EEEFRER)
1993 2926 4067 95.11
1998 3100 5100 86.48
2003 2800 4800 B350
2008 4000 8000 85.86






OEBPS/Image00060.jpg





OEBPS/Image00142.jpg





OEBPS/Image00156.jpg
\ ’ )
L e ¢ 1 . o
| il Y 2 i 226 o o
? | s, ¢ 4 g
<l \ ke
% ! ‘ A
T |\, B\ A A |
(O] 1 i
f 4y

P e e






OEBPS/Image00058.jpg





OEBPS/Image00155.jpg
£

VRIRHER BT
|15 B LT, WU TR
DAL RORAET 6 R
PO AR, B 05
| AR TR A

W L oesw | s | mwg

UM L. R
| AMRT 2. RN T 220
L RBRTRRG AR, HEO)
LT AL

WEZ | esw | l0&& | AT

| 16 BIAMIRT MG, AL
| 5 i | TR, TN R4

R | e2w | 21 | WT | EES WM. R
i 5 5 DT A, (R BT A T

| o LR AN

| T A AT T A, B

i | HEEEI AR, TR

[ G N L

i | W LT, 1992 AU

R TAMRT RS, T T

LT s

w;EE | ey | sk

|13 AR, MR,
LB TR TR, T
| SRR, S
LR TSN HOIE AR

R Y R






OEBPS/Image00054.jpg





OEBPS/Image00148.jpg





OEBPS/Image00055.jpg
0361

BRI






OEBPS/Image00147.jpg





OEBPS/Image00052.jpg





OEBPS/Image00150.jpg
E WRZCEAPBEE HZIFeS





OEBPS/Image00053.jpg





OEBPS/Image00149.jpg





OEBPS/Image00050.jpg
o250 (Ment 2

MACAU
Centificate of Achievement

BB

In recognition of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o excellence,
BEMASHTIREREBRB DM
Wynn Macau ispleased o fonor
& MR P4 R OE R T

Fong Fun Tong WA
@erfect Attendance Award TR
287 March 2008 ZOONF=A=+AB
Thiank you for maling Wynn Macau special
A KMEAE EXE.

Diboancn P
Rans T





OEBPS/Image00152.jpg





OEBPS/Image00051.jpg





OEBPS/Image00151.jpg





OEBPS/Image00048.jpg





OEBPS/Image00154.jpg





OEBPS/Image00049.jpg





OEBPS/Image00153.jpg





OEBPS/Image00056.jpg
>






OEBPS/Image00123.jpg





OEBPS/Image00047.jpg





OEBPS/Image00122.jpg





OEBPS/Image00125.jpg
X

i FE?ZQZEIZ






OEBPS/Image00124.jpg
g%

£ ik BtEA
1986 BERIE =t HYUE T BB TAREHA
2005 P S RE B K M B 2xhE






OEBPS/Image00126.jpg





OEBPS/Image00043.jpg





OEBPS/Image00044.jpg





OEBPS/Image00041.jpg





OEBPS/Image00117.jpg
11. . g ‘. 1‘
i £
b &
l »;
3 - k)
: 3 R
OB PNENENE N
ESEECHEESOERE e EE
EEEMEMUEENOER ¥ T
=[EREREE R uu..
SRERISFNERANS | a3
ESEECUEEEE RREE gikod-cbt o W
EEEENELBHEEE BRI et
NEEEERERE }.«gmu“u.»am
SEESHENEEEENE e e e BRI
.mnnuuAuﬂvuxp:d. .wcﬂuu,»l S
] aREEE el
ch $ﬁﬁ ?Ai.«..m%






OEBPS/Image00042.jpg





OEBPS/Image00039.jpg





OEBPS/Image00119.jpg





OEBPS/Image00040.jpg
saEH T g §





OEBPS/Image00118.jpg





OEBPS/Image00037.jpg





OEBPS/Image00121.jpg





OEBPS/Image00038.jpg





OEBPS/Image00120.jpg





OEBPS/Image00045.jpg





OEBPS/Image00046.jpg





OEBPS/Image00134.jpg





OEBPS/Image00133.jpg





OEBPS/Image00136.jpg





OEBPS/Image00135.jpg





OEBPS/Image00032.jpg





OEBPS/Image00033.jpg





OEBPS/Image00030.jpg
s MR A R b Y






OEBPS/Image00128.jpg
- -

L dgb B B8






OEBPS/Image00031.jpg





OEBPS/Image00127.jpg





OEBPS/Image00028.jpg





OEBPS/Image00130.jpg





OEBPS/Image00029.jpg





OEBPS/Image00129.jpg





OEBPS/Image00132.jpg





OEBPS/Image00027.jpg





OEBPS/Image00131.jpg





OEBPS/Image00036.jpg
quss: 00001

‘ rgam/fLx10A250

guam78¢% /A | @






OEBPS/Image00034.jpg





OEBPS/Image00035.jpg





